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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阿含經》卷34
（一三六）
〈大品〉《商人求財經》
第二十(第三念誦)

解經
[1]《法界聖凡水陸大齋法輪寶懺》卷2(X74，no.1499，p.958c9-12 // Z 2B:2，p.438a15-18 // R129，p.875a15-18)：「二十、《商人求財經》：先說往古商人入海墮羅剎國，乃至乘天馬時，若稍念男女情愛，即便墮落；次正說比丘若計根、塵、陰、界是我者，必皆被害。」

[2]《佛光阿含藏‧中阿含(三)》
，p.1173，n.2：「本經敘說若有人不信佛所說正法、律，彼人必被害，猶如商人之為羅剎所食。若有人信佛所說正法、律，則彼人得安度，猶如商人之乘馲馬王安穩得度。世尊所謂正法、律者，即指觀六根、六境、五陰、六大等為非我。」

※《小部‧本生經》(J. 196. Valāhassa ◎雲馬)；《增一阿含‧馬王品》(第一經) (大正2，769b)；隋‧闍那崛多譯《佛本行集經》卷50(大正3，883b)；
吳‧康僧會譯《六度集經》(第37、59經) (大正3，19c、33b)。
一、序分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642b)獨園。

二、正宗分

(一)佛以喻示眾莫於十二處、五蘊、六界計我我所

1、舉商人入海求財受難喻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

(1)閻浮商客，為謀家計，備眾資具，入海求寶
◎乃
往昔時，閻浮洲中諸商人等皆共集會在賈客堂，而作是念：「我等寧可乘海裝船，入大海中取財寶來，以供家用。」

復作是念：「諸賢入海不可豫知安隱、不安隱，我等寧可各各備辦浮海之具，謂羖
羊
皮囊
、大瓠、押
栰
。」

◎彼於後時各各備辦浮海之具──羖羊皮囊、大瓠、押＊栰，便入大海。

(2)遭遇海難，漂至西岸；妙女共樂，不令南行
◎彼在海中為摩竭魚
王破壞其船，彼商人等各各自乘浮海之具──羖羊皮囊、大瓠、押＊栰，浮向諸方。

◎爾時，海東大風卒起，吹諸商人至海西岸；彼中逢見諸女人輩，極妙端正
，一切嚴具以飾其身。

◎彼女見已，便作是語：「善來，諸賢！快來，諸賢！此間極樂、最妙好處──園觀、浴池、坐臥處所、林木蓊欝；多有錢財──金、銀、水精、琉璃
、摩尼、真珠、碧玉、
白珂、車磲
、珊瑚、虎
珀、馬
瑙
、瑇瑁、
赤石、旋
珠，
盡與諸賢；當與我等共相娛樂。莫令閻浮洲商人南行，乃至於夢。」

◎彼商人等皆與婦人共相娛樂。

彼商人等因共婦人合會，生男或復生女。

(3)智慧商主，生疑南行，值大鐵城，哀號遍野
◎彼於後時，閻浮洲有一智慧商人獨住靜處，而作是念：「以何等故，此婦人輩制於我等不令南行耶？我寧可伺共居婦人，知彼眠已，安徐而起，當竊南行。」

彼閻浮洲一智慧商人則於後，伺其居婦人，知彼眠已，安徐而起，即竊南行。

◎彼閻浮洲一智慧商人既南行已，遙聞大音高聲喚叫
，眾多人聲啼哭懊惱，喚父、呼母、呼喚妻子、及諸愛念親親朋友、好閻浮洲安隱快樂，不復得見。

彼商人聞已，極大恐怖，身毛皆竪：「莫令(642c)人及非人觸嬈我者。」

◎於是，閻浮洲一智慧商人自制恐怖，復進南行。

彼閻浮洲一智慧商人進行南已，忽見東邊有大鐵城；見已，遍觀不見其門──乃至可容猫子出處。

(4)商主興問，眾述昔情，明彼諸女，羅剎所化
◎彼閻浮洲一智慧商人見鐵城北有大叢樹，即往至彼大叢樹所，安徐緣上；上已，問
彼大眾人曰：「諸賢！汝等何故啼哭懊惱，喚父、呼母、呼喚妻子及諸愛念親親朋友、好閻浮洲安隱快樂，不復得見耶？」

◎時，大眾人便答彼曰：「

⊙賢者！我等是閻浮洲諸商人也。皆共集會在賈客堂，而作是念：『我等寧可乘海裝船，入大海中取財寶，求以供家用。』

賢者！我等復作是念：『諸賢！我等入海，不可豫知安隱、不安隱，我等寧可各各備辦浮海之具──謂羖羊皮囊、大瓠、押＊栰。』

賢者！我於後時各各備辦浮海之具──謂羖羊皮囊、大瓠、押＊栰，便入大海。

⊙賢者！我等在海中，為摩竭魚王破壞其船。

賢者！我等商人各各自乘浮海之具──羖羊皮囊、大瓠、押＊栰。浮向諸方。

⊙爾時，海東大風卒起，吹我等商人至海西岸；彼中逢見諸女人輩，極妙端正＊，一切嚴具以飾其身。

⊙彼女見已，便作是語：『善來，諸賢！快來，諸賢！此間極樂、最妙好處──園觀、浴池、坐臥處所、林木蓊欝；多有錢財──金、銀、水精、琉璃＊、摩尼、真珠、碧玉、白珂、車磲＊、珊瑚、虎＊珀、馬＊瑙＊、瑇[瑁-目+月] ＊、赤石、
旋＊珠，盡與諸賢；當與我等共相娛樂。莫令閻浮洲商人南行，乃至於夢。』

⊙賢者！我等與彼婦人共相娛樂。

我等因共婦人合會，生男或復生女。

⊙賢者！若彼婦人不聞閻浮洲餘諸商(643a)人在於海中為摩竭魚王破壞船者，則與我等共相娛樂。

賢者！若彼婦人聞閻浮洲有諸商人在於海中為摩竭魚王破壞船者，便食我等，極遭逼迫。

若食人時，有餘髮毛及爪
齒者，彼婦人等盡取食之；若食人時，有血渧
地，彼婦人等便以手爪＊掘地深四寸，取而食之。

⊙賢者！當知我等閻浮洲商人本有五百人，於中已噉二百五十，餘有二百五十今皆在此大鐵城中。

賢者！汝莫信彼婦人語。彼非真人，是羅剎鬼
耳！」

(5)商主還歸，稟所見聞，眾欲脫難，請更赴問
◎於是，閻浮洲一智慧商人於大叢樹安徐下已，復道而還彼婦人所本共居處，知彼婦人故眠未寤
，即於其夜，彼閻浮洲一智慧商人速往至彼閻浮洲諸商人所，便作是語：「汝等共來，當至靜處；汝各獨往，勿將兒去，當共在彼，密有所論。」

彼閻浮洲諸商人等共至靜處，各自獨去，不將兒息。

◎於是，閻浮洲一智慧商人語曰：「

⊙諸商人！我則獨住於安靜處，而作是念：『以何等故，此婦人輩制於我等不令南行耶？我寧可伺共居婦人，知彼眠已，安徐而起，當竊南行。』於是，我便伺共居婦人，知彼眠已，我安徐起，即竊南行。

⊙我南行已，遙聞大音高聲喚叫，眾多人聲啼哭懊惱，喚父、呼母、呼喚妻子、及諸愛念親親朋友、好閻浮洲安隱快樂，不復得見。

我聞是已，極大恐怖，身毛皆竪：『莫令人及非人觸嬈我者。』

⊙於是，我便自制恐怖，復進南行；進南行已，忽見東邊有大鐵城；見已，遍觀不見其門──乃至可容猫子出處。
⊙我復見(643b)於大鐵城北有大叢樹，即往至彼大叢樹所，安徐緣上；上已，問彼大眾人曰
：『諸賢；汝等何故，啼
哭懊惱，喚父、呼母、呼喚妻子、及諸愛念親親朋友、好閻浮洲安隱快樂，不復得見耶？』

⊙彼大眾人而答我曰：『賢者！我等是閻浮洲諸商人，皆共集會在賈客堂，而作是念：「我等寧可乘海裝船，入大海中，取財寶來，以供家用。」

賢者！我等復作是念：「諸賢！我等入海，不可豫知安隱、不安隱；我等寧可各各備辦浮海之具──謂羖羊皮囊、大瓠、押＊栰。」

賢者！我等後時各各備辦浮海之具──謂羖羊皮囊、大瓠、押＊栰，便入大海。

賢者！我等在海中，為摩竭魚王破壞其船。

賢者！我等商人各各自乘浮海之具──羖羊皮囊、大瓠、押＊栰，浮向諸方。

爾時，海東大風卒起，吹我等商人至海西岸。

彼中逢見諸女人輩，極妙端正＊，一切嚴具以飾其身。

彼女見已，便作是語：『善來，諸賢！快來，諸賢！此間極樂、最妙好處──園觀、浴池、坐臥處所、林木蓊欝；多有錢財──金、銀、水精、琉璃＊、摩尼、真珠、碧玉、白珂、車磲＊、珊瑚、虎＊珀、馬＊瑙、瑇瑁＊、赤石、旋＊珠，盡與諸賢；當與我等共相娛樂。莫令閻浮洲商人南行，乃至於夢。』

賢者！我等與彼婦人共相娛樂。我等因共婦人合會，生男或復生女。

賢者！若彼婦人不聞閻浮洲更有商人在於海中為摩竭魚王破壞船者，則與我等共相娛樂。

賢者！若彼婦人聞閻浮洲更有商人在於海中為摩竭魚王破壞船者，便食我等，極遭逼迫。若食人時，有餘髮毛及(643c)爪＊齒者，彼婦人等盡取食之；若食人時，有血渧＊地，彼婦人等便以手爪＊掘地深四寸，取而食之。

賢者！當知我等閻浮洲商人本有五百人，於中已噉二百五十，餘有二百五十，今皆在此大鐵城中。

賢者！汝莫信彼婦人語。彼非真人，是羅剎鬼耳！』」

◎於是，閻浮洲諸商人問彼閻浮洲一智慧商人曰：「賢者！不問彼大眾人：『諸賢！頗有方便令我等及汝等從此安隱度至閻浮洲耶？』」

閻浮洲一智慧商人答曰：「諸賢！我時脫
，不如是問也。」

◎於是，閻浮洲諸商人語曰：「賢者！還去至本共居婦人處已，伺彼眠時，安徐而起，更竊南行，復往至彼大眾人所問曰：『諸賢！頗有方便令我等及汝等從此安隱度至閻浮洲耶？』」

於是，閻浮洲一智慧商人為諸商人默然而受。

(6)眾告商主，月十五日，有天馬王，依彼得度
◎是時，閻浮洲一智慧商人還至共居婦人處已，伺彼眠時，安徐而起，即竊南行，復往至彼大眾人所，問曰：「諸賢！頗有方便令我等及汝等從此安隱度至閻浮洲耶？」

◎彼大眾人答曰：「

⊙賢者！更無方便令我等從此安隱度至閻浮洲。

賢者！我作是念：『我等當共破掘此牆，還歸本所。』適發心已，此牆轉更倍高於常。

賢者！是謂方便
令我等不得從此安隱度至閻浮洲。

⊙賢者！別有方便可令汝等從此安隱度至閻浮洲，我等永無方便。

諸賢！我等聞天於空中唱曰：『閻浮洲諸商人愚癡不定，亦不善解。所以者何？不能令十五日說從解脫時而南行，彼有級
馬
王
，食自然粳米，安隱快樂，充滿諸根，再(644a)三唱曰：「誰欲度彼岸？誰欲使我脫？誰欲使我將從此安隱度至閻浮洲耶？」』

汝等可共詣級馬王而作是語：『我等欲得渡
至彼岸，願脫我等，願將我等從此安隱度至閻浮洲。』

賢者！是謂方便令汝等從此安隱度至閻浮洲。

商人！汝來！可往至彼級馬王所，而作是語：『我等欲得渡＊至彼岸，願脫我等，願將我等從此安隱度至閻浮洲。』」

(7)月十五日，商眾往詣，馬王示警，勿存愛戀
◎於是，閻浮洲有一智慧商人語曰：「諸商人！今
時往詣級馬王所，而作是語：『我等欲得渡＊至彼岸，願脫我等，願將我等從此安隱度至閻浮洲。』

諸商人！隨諸天意。諸商人！若使十五日說從解脫時，級馬王食自然粳米，安隱快樂，充滿諸根，再三唱曰：『誰欲渡＊彼岸？誰欲從
我脫？誰欲使我將從此安隱度至閻浮洲耶
？』我等爾時即往彼所，而作是語：『我等欲得渡＊至彼岸，願脫我等，願將我等從此安隱度至閻浮洲。』」

◎於是，級馬王後十五日說從解脫時，食自然粳米，安隱快樂，充滿諸根，再三唱曰：「誰欲得度彼岸？我當脫彼，我當將彼從此安隱度至閻浮洲。」

◎時，閻浮洲諸商人聞已，即便往詣級馬王所，而作是語：「我等欲得度至彼岸，願脫我等，願將我等從此安隱度至閻浮洲。」

◎時級馬王語曰：「

⊙商人！彼婦人等必當抱兒共相將來而作是語：『諸賢！善來還此，此間極樂、最妙好處──園觀、浴池、坐臥處所、林木蓊欝；多有錢財──金、銀、水精、琉璃＊、摩尼、真珠、碧玉、白珂、車磲＊、珊瑚、虎＊珀、馬＊瑙＊、玳
瑁＊、赤石、旋＊珠，盡(644b)與諸賢。當與我等共相娛樂；設不用我者，當憐
念兒子。』

⊙若彼商人而作是念：『我有男女；我有極樂最妙好處，園觀、浴池、坐臥處所、林木蓊欝；我多有錢財──金、銀、水精、琉璃＊、摩尼、真珠、碧玉、白珂、車磲＊、珊瑚、虎＊珀、馬＊瑙＊、玳＊瑁＊、赤石、旋＊珠』者，彼雖騎我正當背中，彼必顛倒，落墮於水，便當為彼婦人所食，當遭逼迫。若食人時，有餘髮毛
及爪＊齒者，彼婦人
便當盡取食之。復次，若食人時，有血渧地，彼婦人等便以手爪
掘地深四寸，取而食之。

⊙若彼商人不作是念：『我有男女；我有極樂最妙好處；園觀、浴池、坐臥處所、林木蓊欝；我多有錢財──金、銀、水精、琉璃＊、摩尼、真珠、碧玉、白珂、車磲＊、珊瑚、虎＊珀、馬＊瑙＊、玳＊瑁＊、赤石、旋＊珠』者，彼雖持我身上一毛，彼必安隱度至閻浮洲。」

(8)羅剎女來，以欲留難；貪者蒙害，厭者得離
◎於是，世尊告諸比丘：「彼婦人等抱兒子來，而作是語：『諸賢！善來還此。此間極樂、最妙好處──園觀、浴池、坐臥處所、林木蓊欝；多有錢財──金、銀、水精、琉璃、摩尼、真珠、碧玉、白珂、車磲＊、珊瑚、虎＊珀、馬＊瑙＊、玳＊瑁、赤石、旋＊珠，盡與諸賢；當與我等共相娛樂。』

◎若彼商人而作是念：『我有男女；我有極樂、最妙好處──園觀浴池、坐臥處所、林木蓊欝；我多有錢財──金、銀、水精、琉璃＊、摩尼、真珠、碧玉、白珂、車磲＊、珊瑚、虎＊珀、馬＊瑙＊、玳＊瑁＊、赤石、旋＊珠』者，彼雖得騎級馬王脊正當背中，彼必顛倒，落墮於水，便當為彼婦人所食，當遭逼迫。若食人時，有餘髮毛＊及爪齒者，彼婦人等盡取食之。復次，食彼人時，有血渧地，彼(644c)婦人等便以手爪＊掘地深四寸，取而食之。

◎若彼商人不作是念：『我有男女；我有極樂最妙好處──園觀、浴池、坐臥處所、林木蓊欝；我多有錢財──金、銀、水精、琉璃＊、摩尼、真珠、碧玉、白珂、車磲＊、珊瑚、虎＊珀、馬＊瑙＊、玳瑁＊、赤石、旋＊珠』者，彼雖持級馬王一毛者，彼必安隱度至閻浮洲。」

2、明所喻之理
「諸比丘！我說此喻，欲令知義，此說是義。

(1)於六根計我、我所則受其害；不計者即得安隱
◎我法善說，發露極廣，善護無有空缺，如橋栰浮具，遍滿流布，乃至天、人；如是我法善說，發露極廣，善護無有空缺，如橋栰浮具；遍滿流布，乃至天、人。

若有比丘作如是念：『眼是我，我有眼；耳，鼻，舌，身；意是我，我有意』者，彼比丘必被害，
猶如商人為羅剎所食。

◎我法善說，發露極廣，善護無有空缺，如橋栰浮具，遍滿流布，乃至天、人；如是我法善說，發露極廣，善護無有空缺，如橋栰浮具；遍滿流布，乃至天、人。

若有比丘作如是念：『眼非是我，我無有眼；耳，鼻，舌，身；意非是我，我無有意』者，彼比丘得安隱去；猶如商人乘級馬王安隱得度。

(2)於六境計我、我所則受其害；不計者即得安隱
◎我法善說，發露極廣，善護無有空缺，如橋栰浮具，遍滿流布，乃至天、人；如是我法善說，發露極廣，善護無有空缺，如橋栰浮具；遍滿流布，乃至天、人。

若有比丘作如是念：『色是我，我有色；聲，香，味，觸；法是我，我有法』者，彼比丘必被害，
猶如商人為羅剎所食。

◎我法善說。發露極廣，善護無有空缺，如橋栰浮具，遍滿流布，乃至天、人；如是我法善說，發露極廣，善護無有空缺，如橋栰浮具；遍滿流布，乃至天、人。

(645a)若有比丘作如是念：『色非是我，我無有色；聲，香，味，觸；法非是我，我無有法』者，彼比丘得安隱去；猶如商人乘級馬王安隱得度。

(3)於五蘊計我、我所則受其害；不計者即得安隱
◎我法善說，發露極廣，善護無有空缺，如橋栰浮具，遍滿流布，乃至天、人；如是我法善說，發露極廣，善護無有空缺，如橋栰浮具；遍滿流布，乃至天、人。

若有比丘作如是念：『色陰是我，我有色陰；覺，想，行；識陰是我，我有識陰』者，彼比丘必被害，
猶如商人為羅剎所食。

◎我法善說，發露極廣，善護無有空缺，如橋栰浮具，遍滿流布，乃至天、人；如是我
法善說，發露極廣，善護無有空缺，如橋栰浮具；遍滿流布，乃至天、人。

若有比丘作如是念：『色陰非是我，我無有色陰；覺，想，行，識陰非是我；我無有識陰』者，彼比丘得安隱去，猶如商人乘級馬王安隱得度。

(4)於六界計我、我所則受其害；不計者即得安隱
◎我法善說，發露極廣，善護無有空缺，如橋栰浮具，遍滿流布，乃至天、人；如是我法善說，發露極廣，善護無有空缺，如橋栰浮具；遍滿流布，乃至天、人。

若有比丘作如是念：『地是我，我有地；水，火，風，空；識是我，我有識』者，彼比丘必被害，
猶如商人為羅剎所食。

◎我法善說，發露極廣，善護無有空缺，如橋栰浮具，遍滿流布，乃至天、人；如是我法善說，發露極廣，善護無有空缺，如橋栰浮具；遍滿流布，乃至天、人。

若有比丘作如是念：『地非是我，我無有地；水，火，風，空；識非是我，我無有識』者，彼比丘得安隱去，猶如商人乘級馬王安隱得(645b)度。」

(二)結頌
於是，世尊說此頌曰：「若有不信於佛說正法律，彼人必被害；如為羅剎食。

　                   若人有信於佛說正法律，彼得安隱度；如乘級馬王。」

三、流通分
佛說如是。

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商人求財經》第二十竟
 (四千二百七十三字)
。

漢譯經論對照
[1]《增壹阿含經》卷41〈馬王品〉（第一經）(大正2，769b15-770c12)：

聞如是：

一時，佛在羅閱城迦蘭陀竹園所，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

爾時，彼城中有婆羅門，名曰摩醯提利，善明外道經術、天文、地術
，靡不貫練；世間所可周旋之法，悉皆明了。彼婆羅門女，名曰意愛，極為聰朗，顏貌端正，世之希有。

是時，婆羅門
經籍有是語：「有二人出世甚為難遇，實不可值。云何為二人？所謂如來、至真、等正覺，轉輪聖王──若轉輪聖王出世之時，便有七寶自然嚮
應。」

「我今有此女寶，顏貌殊妙，玉女中最第一。如今無有轉輪聖王。

又我聞：真淨王子名曰悉達，出家學道，有三十二大人之相、八十種好。彼若當在家者，便當為轉輪聖王；若出家學道者，便成佛道。我今可將此女與彼沙門。」

是時，婆羅門即將此女至世尊所前，白佛言：「唯願沙門受此玉女。」

佛告婆羅門曰：「止！止！梵志！吾不須此著欲之人。」

時，婆羅門復再三白佛言：「沙門！受此玉女；方比世界，此女無比。」

佛告梵志：「已受汝意；但吾已離家，不復習欲。」

爾時，有長老比丘在如來後，執扇扇佛。是時，長老比丘白世尊言：「唯願如來受此女人；若如來不須者，給我等使令
。」

是時，世尊告長老比丘：「汝為愚惑！乃能在如來前吐此惡意
。汝云何轉
繫意在此女人所？夫為女人有九惡法。云何為九？一者、女人臭穢不淨；二者、女人惡口；三者、女人無反復；四者、女人嫉妬；五者、女人慳嫉；六者、女人多喜遊行；七者、女人多瞋恚；八者、女人多妄語；九者、女人所言輕舉。是諸
比丘
！女人有此九法弊惡之行。」
爾時，世尊便說此偈：「常喜笑啼哭，現親、實不親，當求他方便，汝勿興亂念。」

是時，長老比丘白世尊言：「女人雖有此九弊惡之法，然我今日觀察此女無有瑕疵。」

佛告比丘：「汝今愚人，不信如來神口所說乎！吾今當說：

過去久遠婆羅奈城中有商客名曰普富，將五百商人入海採寶。

然彼大海側有羅剎所居之處，恒食噉人民。

是時，海中風起，吹此船筏墮彼羅剎部中。

是時，羅剎遙見商客來，歡喜無量，即隱羅剎之形，化作女人，端正無比，語諸商人曰：『善來，諸賢！此寶渚之上，與彼天宮不異；多諸珍寶，數千百種饒諸飯食；又有好女，皆無夫主，可與我等共相娛樂。』

比丘！當知：彼商客眾中，其愚惑者，見女人已，便起想著之念。

是時，普富商主便作是念：『此大海之中非人所居之處，那得有此女人止住？此必是羅剎，勿足狐疑。』是時，商主語女人言：『止！止！諸妹！我等不貪女色。』

是時，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馬王在虛空
周旋，作此告勅：『誰欲渡大海之難，我能負度。』

比丘！當知：當爾之時，彼商主上高樹上，遙見馬王，聞音響之聲，歡喜踊躍，不能自勝，往趣馬王所；到已，語馬王曰：『我等五百商人為風所吹，今來墮此極難之處，欲得渡海，唯願渡之。』

是時，馬王語彼商人曰：『汝等悉來，吾當渡至海際。』
是時，普富長者語眾商人曰：『今馬王近在，悉來就彼，共渡海難。』

是時，人眾報曰：『止！止！大主！我等且在此間自相娛樂，所以在閻浮提勤苦者，欲求於快樂之處，珍奇寶物及於玉女，此間悉備，便可此間五欲自娛樂；後日漸漸合集財貨，當共度難。』

時，彼大商主告諸人曰：『止！止！愚人！此間無有女人，大海之中云何有人居處？』

諸商人報曰：『且止，大主！我等不能捨此而去。』

是時，普富商主便說偈言：『我等墮此難，無男無女想，斯是羅剎種，漸當食我等。

設當汝等不與我共去者，各自將護。設我身口意所犯者，悉皆
原捨。莫經心意。』

是時，諸商人與說共別之偈：『與我問訊彼閻浮親里輩，在此而娛樂，不得時還家。』

是時，商主復以偈報曰：『汝等實遭厄，惑此不肯歸，如此不復久，盡為鬼所食。』說此偈已，便捨而去；往至馬王所，頭面禮足，即乘而去。

是時，諸人遙見其主已乘馬王，其中或有喚呼，或復有不
稱怨者。

是時，最大羅剎之主復向諸羅剎而說此偈：『已墮師子口，出外
甚為難，何況入我渚，　欲出實為難！』

是時，羅剎之主即化作女人之形，極為端正，又以兩手指胸說曰：『設不食汝等，終不為羅剎也！』

是時，馬王即負商主，度至海岸。

泰爾，餘五百商人盡受其困。

爾時，波羅奈城中有王名梵摩達，治化人民。

是時，羅剎尋從大商主後：『咄！失我夫主。』

是時，賈
主即還詣家。

是時，羅剎化抱男兒，至梵摩達王所前，白王言：『世間極有災怪，盡當滅壞。』

王告之曰：『世間有何災怪，盡當滅壞耶？』

羅剎白王：『為夫所棄。有
我無過於夫主。』

是時，梵摩達王見此女人極為殊妙，興起想著，語女人曰：『汝夫主者，乃無人
義而捨汝去。』

是時，梵摩達王遣人呼其夫曰：『汝實棄此好婦乎？』

商主報曰：『此是羅剎，非女人也。』

羅剎女復白王言：『此人無夫主之義，今日見棄，復罵我言，云是羅剎。』

王問之曰：『汝實不用者，吾當攝之。』

商主白王：『此是羅剎；隨王聖意。』

是時，梵摩達王即將此女內著深宮，隨時接納，不令有怨。

是時，羅剎非人時
取王食噉，唯有骨存，便捨而去。

比丘！勿作斯觀。爾時商主者，舍利弗比丘是也；爾時羅剎者，今此女人是也；爾時梵摩達王者，今長老比丘是也；是時馬王者，今我身是；爾時五百商人者，今五百比丘是。以此方便，知欲為不淨想，今故興意起於想著乎？」

爾時，彼比丘即禮佛足，白佛
世尊言
：「唯願受悔，恕其重過，自今已後更不復犯。」

是時，彼比丘受如來教已，即在閑靜之處，尅[已>己]自修，所以族姓子勤修梵行者，欲得修無上梵行。是時，彼比丘便成阿羅漢。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2]《六度集.37經》卷4(大正3，19c18-20b5)：

昔者菩薩乘船渡海，採寶濟乏。

海邊有城，苑園備有；華女臨渚，要其輩曰：「斯國豐沃，珍寶恣求，可屈入城，觀民有無。」

商人信從鬼魅厭惑，遂留與居，積年有五。

菩薩感思二親本土，出城，登山，四顧遠望，覩一鐵城，中有丈夫，首戴天冠，儼然恭坐，謂菩薩曰：「爾等惑乎？以鬼魅為妻。捐爾二親九族之厚，為鬼所吞，豈不惑哉？爾等無寐，察其真贋矣！方有神馬，翔茲濟眾，可附旋居，全爾身命；若戀蠱妻
，死入斯城，眾毒普加，悔將無救。」

菩薩承命，訛寐察之，覩真如云，厥心懼焉；明日密相告，等人僉然各伺覩妻，變為狐體，競爭食人，靡不憮然，曰：「吾等死矣！」相驚備豫，懈即喪矣。

馬王臻，曰：「孰有離居，心懷所親，疾來赴茲，吾將濟爾。」

商人喜曰：「斯必天也。」群馳歸命。

妻即抱子，尋跡哀慟，其辭曰：「怨呼！皇天！為妻累載，今以為鬼。」哀聲傷情，辭詣王所，厥云如上：「今者偟偟
，無由自恃，惟願大王，哀理妾情。」

王召菩薩，問其所由；即以所覩本末陳之。

王覩色美，疾遣婿去，內之後宮，為其淫荒，國正
紛亂；鬼化為狐，日行食人，為害茲甚。

王不覺矣，後各命終，生死輪轉。菩薩積德，遂得為佛。狐鬼魂靈，化生梵志家，有絕妙之色。

佛時於作法縣求食，食畢，出城，坐樹下；梵志覩佛相好──容色紫金，項有日光，若星中月；覩佛若此，其喜無量，歸白兒母：「吾女獲婿，其為世雄。」疾以名服具世諸好，梵志家室，携女貢之；道覩足跡，妻曰：「斯無欲之神雄，豈以淫邪亂其志乎？」

父曰：「吾女國之上華，胡高德而不迴耶？」

妻即頌其義曰：「婬者曳足行，多恚斂指步，愚者足築地；斯跡天人尊，無自辱也。」

父曰：「爾薄智也。」戾而行矣，以女獻焉。

世尊告曰：「第六魔天獻吾三女，變為 [穴/老]鬼；今爾屎囊，又來何為？」

梵志恧然
，妻重恥之。

時有除饉
，進稽首曰：「願以惠余。」

世尊戒曰：「爾昔為王，女時為鬼，以色誑爾，吞盡爾民，爾不厭乎？」

除饉恥焉，退禪獲定，得溝港道。

佛告鶖鷺子：「菩薩自受城中人戒已旋家，歸命三尊，自誓辭云：『時當死，死不復犯如來應儀正真覺清淨重戒。』積戒弘多，佛道遂成。

爾時長者，吾身是也；王者，今比丘是；鬼者，梵志女是；城中天人者，鶖鷺子是。」

菩薩執志度無極行持戒如是。

[3]《六度集.59經》卷6(大正3，33b24-c14)：

昔者菩薩，身為馬王，名曰駈
耶，常處海邊渡漂流人。

時海彼岸有婬女鬼，其數甚多，若覩商人，即化為城郭居處、田園、伎樂、飲食，變為美人，顏華暐曄，要請商人，酒樂娛之。鬼魅惑人，皆留匹偶；一年之間，婬鬼厭故，以鐵錞刺其咽，飲其血，食其肉，吮其髓。

馬王遙覩婬鬼噉人，為之流淚；因飛渡海，之海彼岸，獲成擣粳米；馬王食飲畢，登山呼曰：「誰欲度者？」如此三矣。

商人聞之，喜曰：「常聞神馬，哀度危難。今其瑧乎？」喜而趣之，曰：「哀度吾等。」

馬曰：「爾等去者，婬鬼必當提子示爾號呼而追，有顧戀之心者，吾去後，鬼必復以鐵錞錞
爾咽，飲爾血，吞爾肉；正心存善可得全命矣。夫欲歸者，騎吾背，援吾鬣尾，捉頭頸，自由所執，更相攀援，必活覩親也。」

商人信用其言者，皆獲全命，歸覩六親；婬惑之徒，信鬼妖蠱，靡不見噉。

夫信正去邪，現世永康矣。

佛告諸比丘：「時馬王者，吾身是也。」

菩薩銳志度無極精進如是。
[4]《佛本行集經》卷49〈五百比丘因緣品〉(大正3，879a8-882b14)：

爾時諸比丘白佛言：「希有！世尊！云何，舍利弗，有五百波離婆闍迦刪闍耶弟子，已墮邪見曠野嶮道，行顛倒行，其舍利弗乃能教化，將詣佛所；佛見彼已，教捨邪見曠野嶮難，於諸苦中而得解脫？」

作是語已，佛告諸比丘：「汝諸比丘！是舍利弗，非但今日將五百刪闍耶弟子波離婆闍迦…還復化令來至我所…；往昔亦當將領如此五百人等…亦復將導來詣我所；我於彼時亦救彼厄，免諸苦惱。」

諸比丘言：「唯！然！世尊！願為解說。」
爾時佛告諸比丘言：「我念往昔，有一馬王，名雞尸。…

爾時馬王告諸商人：『汝等當知：彼羅剎女不久應來，或將男者、或將女者，顯示於汝，慈悲哀哭，受於苦惱。汝等於時莫生染著愛戀之心。汝等若起如此意言：「彼是我婦，彼是我男，彼是我女。」汝等假使乘我背上，必當墮落，為彼羅剎之所噉食。汝等若作如是意念：「彼非我許，我非彼物，非我男女。」於時汝等設使以手執我一毛而懸之者，我於是時安隱將送汝諸人輩渡彼鹹水，達到彼岸。』…爾時馬王負彼商人，出哀愍聲，飛騰空裏，行疾如風。
…時羅剎女雖作如是慈流言語，雞尸馬王仍將彼輩五百商人安隱得渡大海彼岸，到閻浮提。

諸比丘！於汝意云何？若疑於時雞尸馬王，豈異人乎？勿生異念，即我身是。

五百人中，大商主者，豈異人乎？即舍利弗比丘是也。

五百商人，豈異人乎？即刪闍耶波離婆闍迦諸弟子等五百人是。

我於彼時以此五百諸商人等至厄難處，墮於如是羅剎女邊。後羅剎女復欲將彼隨意處分；當於爾時，是舍利弗，將詣我所；我於彼時救其苦厄，得渡鹹水達到彼岸。

今者還復至刪闍耶邪見曠野嶮難之中，乘虛妄路；舍利弗於彼之處示教化已，將詣我所；我於邪見曠野之中化令得脫渡生死海。

諸比丘！如來乃往未得佛時，能作如是大利益事。是故汝等當於佛所應生尊重恭敬之心，生希有想。汝等比丘應如是學。」

[5]《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47-48(大正23，887a27-891c14)：

時諸苾芻復白佛言：「世尊！以何因緣，老叟苾芻由無比女遂致命終？」

佛告諸苾芻：「汝等善聽！此老苾芻非但今日由無比故自取命終，乃往昔時，亦相因故而致命終。

於過去時有城，名師子劫，王名師子頂，為大法王。

…時諸商人聞斯告已，共相謂曰：『大海安危難可預識，我等宜應隨柁師語，各求浮物以自防身。』…

時諸人眾各憑浮物出沒隨波，宿業緣運餘命未盡，遇值北風，漂泊南岸，至赤銅洲，彼有眾多鳴鶴羅剎女在此居住。…」
爾時，世尊告諸苾芻曰：「我不見有一事迷醉世間可愛可樂貪染繫縛過女色者。當知女人是能沈溺一切男子。若諸男子見女人時，即便迷悶荒婬失志，於所作事皆忘次緒，勝妙善品不復存心。是故，苾芻！求解脫者，當勤修習離欲之行，於諸染境作不淨觀，如是應學。」

…時商主師子胤作如是念：『何意諸女於城南路不許人行？我宜候妻中宵睡熟，抽身徐起，拔劍南行，觀其所以。』

…是時商主聞斯語已，便大驚怖，告彼人曰：『頗有方便仁及我曹免斯苦厄，平安吉達還贍部洲不？』

彼便告曰：『我無方便可得還至贍部洲中重見鄉國。何以故？我知業重，求脫無緣。…君等可有方便得還鄉國。』

商主問曰：『其事云何？』

彼便告曰：『我比曾聞：於十五日褒灑陀時，於虛空中有諸天人作如是語：贍部洲人！汝無智慧故守愚癡！…每十五日，有天馬王，名婆羅訶，…舉首四顧，如是三告：「誰有欲向彼岸，還贍部洲？」…馬所陳語，君當奉行。有此方便，可還本國。』

…時諸商人…各生顧戀…起愛念時，於天馬上身皆墮落…；時羅剎女隨取食之，如馬王所說。唯商主一人心無顧戀，憑附天馬，得出海岸，安隱無礙達贍部洲。」

爾時世尊告諸苾芻曰：「汝等觀此諸人由生愛戀不順教故悉皆墜墮。當知，汝等若於自身作如是念：『眼即是我，我有於眼』；乃至耳、鼻、舌、身、意亦復如是。又念：『色即是我，我有於色』；乃至聲、香、味、觸、法。又念：『地界是我，我有於地』；乃至水界、火界、風界、空界、識界。又念：『色蘊是我，我有色蘊』；受、想、行、識亦復如是。汝等苾芻若起如是我、我所想，於自、於他情生耽著，棄背正教、欣樂邪道，便當墮落生死海中，受諸苦惱，無有出期；譬如無智商人棄天馬教，愛羅剎女墮大海中。

汝諸苾芻若於自身不作是念：『眼即是我，…。色蘊是我，我有色蘊』；受、想、行、識亦復如是。汝等苾芻若能不作如是我、我所想，於自、於他情無耽著，受行正教、棄背邪道，即不墮落生死海中，安隱快樂，趣涅槃城；譬如有智商主受天馬教，棄羅剎女，能出大海，至贍部洲。

爾時世尊說伽他曰：「諸有無智人不信於佛教，當受輪迴苦；如愛羅剎女。若有智慧人遵奉於佛教，當出生死海；如隨天馬言。」
…時師子頂王心生愛著，即令此女進入後宮。…諸羅剎女…即於其夜至師子劫，食噉城內所有人物。

…時師子胤王平除舊城，破鐵城獄，重開疆宇，建立新城，召募諸人住斯寶渚，廣收珠玉，還贍部洲。彼國因王，以為其號，名師子洲。」

爾時，世尊告諸苾芻：「汝等勿生異念。往時師子胤王者，即我身是；彼師子頂王者，即老叟苾芻是；彼羅剎女者，即無比是。往時師子頂由愛羅剎女故遂至命終；今貪無比還致身死。汝諸苾芻！我於往時已曾捨棄彼羅剎女，豈於今日遂彼求心。

是故汝等當善思惟，知諸女人是沈溺境，作不淨想，深生厭離；於我教誡專心奉持。」

時諸苾芻及餘大眾，聞佛說已，歡喜奉行，禮佛而去。
[6]《大唐西域記》卷11(大正51，932b18-934a9)：

僧伽羅國，周七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四十餘里。土地沃壤，氣序溫暑；稼穡時播，花果具繁。人戶殷盛，家產富饒；其形卑黑，其性獷烈；好學尚德崇善勤福。此國本寶渚也。…佛法所記則曰：昔此寶洲大鐵城中五百羅剎女之所居也。…救得商人，多獲珠寶，招募黎庶，遷居寶洲，建都築邑，遂有國焉，因以王名而為國號。僧伽羅者，則釋迦如來本生之事也。
[7]《雜阿含.1327經》卷50(大正2，365a24-b14)：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時有叔迦羅
比丘尼，住王園比丘尼眾中，為王舍城諸人恭敬供養，如阿羅漢。

又於一時，王舍城人於一吉星日歡集大會，即於是日闕不供養。

有一鬼神敬重彼比丘尼故，至王舍城里巷之中，家家說偈：

「王舍城人民，醉酒眠
睡臥，不勤供養彼叔迦比丘尼。

善修諸根故，名曰叔迦羅；善說離垢法，涅槃清涼處。

隨順聽所說，終日樂無厭，乘聽法智慧，得度生死流，猶如海商人，依附力馬王。」

時一優婆塞以衣布施叔迦羅比丘尼，復有優婆塞以食供養。

時彼鬼神即說偈言：「智慧優婆塞，獲福利豐多，施叔迦羅衣，離諸煩惱故。

智慧優婆塞，獲福利豐多，施叔迦羅食，離諸積聚故。」

時彼鬼神說斯偈已，即沒不現。

※「商人出海求財」本生事之人物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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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順導師著作
◎《華雨集第二冊》，p.300-303：

觀世音或譯觀自在（Avalokiteśvara），是被稱為「大慈大悲救苦救難」的大菩薩。慈悲救護的內容，經說是
：

    「稱是觀世音名者」：大火不能燒‧大水不能沒‧航海不墮羅剎鬼國‧刀杖所不能害‧夜叉、羅剎不能害‧有罪無罪不受繫‧過嶮道不為怨賊所害

    「常念恭敬觀世音菩薩」：離貪欲‧離瞋恚‧離愚癡

    「禮拜、供養觀世音菩薩」：求男得男，求女得女

偈頌說：高處墮落不傷‧咒詛、毒藥不能害‧惡獸、毒蛇、毒蟲不能傷‧雷電雨雹消散

    在這種種的慈悲救護中，離貪、瞋、癡，是內心的清淨；求男求女，是世間的安樂事外，其他都有關生死存亡的險難的救護，也就是重於「救苦救難」的。其中，「若有百千萬億眾生，為求金、銀、琉璃、車渠、馬瑙、珊瑚、琥珀、真珠等寶，入於大海，假使黑風吹其船舫，飄墮羅剎鬼國，其中若有乃至一人稱觀世音菩薩名者，是諸人等皆得解脫羅剎之難」
一項，在佛教界是有悠久傳說的。傳說是：商人們航海去採寶，因風而漂流到僧伽羅（Siṃhala），也就是錫蘭，現在的斯里蘭卡（Śrīlaṅkā）。那時，島上所住的，是美麗的女羅剎（rākṣasasī）。商人們就分別與羅剎斯成婚，生育兒女。如有新的人漂來，就會將舊的商人喫了。一位商主知道了內幕，知道惟有婆羅（Bālāha）天馬從空中經過時，那怕捉住馬王的一毛，就能渡海而脫離被殺的命運。於是暗中通知商人們，有人相信的，就依馬王的神力而逃出羅剎鬼國。這一傳說，極為普遍。如巴利藏中《本生》的「雲馬本生」；康僧會譯的《六度集經》；《說一切有部毘奈耶》；《佛本行集經》；《大唐西域記》，也說馬王是釋尊的本生
。這一傳說，是部派佛教所公認的。到「大乘佛法」時代，轉化為觀自在菩薩神力救難之一，所以在「秘密大乘佛法」中，觀自在菩薩示現，有馬頭（Hayagrīva）觀音，為六觀音、八大明王之一。傳說與錫蘭──古代的羅剎鬼國有關，所以觀自在菩薩，離錫蘭不遠。如《西域記》說：「秣剌耶山東，有布呾洛迦山，……觀自在菩薩往來遊舍。……山東北海畔有城，是往南海僧伽羅國路」
。不過，觀自在菩薩的聖德，有複雜的內容，如善財（Sudhana）童子參訪善知識，觀自在菩薩也在南方。也說：「若稱我名，若見我身，皆得免離一切怖畏」
，與《法華經》說相同。但南方的觀自在菩薩，與從空而來的正趣（Ananyagāmin）菩薩，又出現於西方極樂世界，就是觀自在與大勢至（Mahāsthāmaprāpta）兩大菩薩了
。這是釋尊本生而轉化為觀世音菩薩的，與我曾說過的，觀世音與釋尊有關，恰好相合。觀世音所住的布[補]呾洛迦（Potalaka），與釋族過去所住的，東方阿溼婆（Aśvaka, Assaka）──馬國首邑的布多羅相合
。傳說與印度東南沿海地區有關，所以觀世音菩薩的救苦救難，特別受到航海者、沿海漁民的崇信。那位類似觀音救護海難的媽祖，可說是觀世音菩薩的中國化了。

（一三七）
《中阿含》
〈大品〉《世間經》
第二十一(第三念誦)

解經
[1]《法界聖凡水陸大齋法輪寶懺》卷2(X74，no.1499，p.958c12-13 // Z 2B:2，p.438a18-b1 // R129，p.875a18-b1)：「二十一、《世間經》：明如來知苦、斷集、證滅、修道，自覺、覺他，從成道至涅槃，所說皆實。」

[2]《佛光阿含藏‧中阿含(三)》，p.1187，n.7：「本經敘說世尊自斷世間集，證世間滅，修世間道。若有一切盡普正者，由世尊知見所覺得。因為世尊之言說應對，一切是真諦不虛，不離於如，亦非顛倒，真諦審實，故世尊在眾有所講說，謂師子吼。」

※《增支部》(A. 4. 23. Loka◎世間)、《小部‧如是語經》(It. 112. Loka 世間)。
一、序分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

二、正宗分

(一)明佛德

1、佛於四諦自覺覺他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如來自覺世間，亦為他說，如來知世間；如來自覺世間習
，亦為他說，如來斷世間習；如來自覺世間滅，亦為他說，如來世間滅作證；如來自覺世間道跡，亦為他說，如來修世間道跡。

2、佛之言教真實無虛
若有一切盡普正，有彼一切如來知見覺得。所以者何？如來從昔夜覺無上正盡之覺至于
今日夜於無餘涅槃界當取滅訖，於其中間，若如來口有所言說、有所應對者，彼一切是真諦，不虛，不離於如，亦非顛倒，真諦、審實。

3、佛於世間作師子吼
若說師子者，當如
說如來。所以者何？如來在眾有所講說，謂師子吼。
一切世間天及魔、梵、沙門、梵志，從人至天，如來是梵有
，如來至冷有，無煩亦無熱，真
諦、不虛有。」

(二)結頌

於是，世尊說此頌曰：「知一切世間，出一切世間；說一切世間，一切世如真。

　                   彼最上尊雄，能解一切縛， (645c)得盡一切業，生死悉解脫。

　                   是天亦是人，若有歸命佛，稽首禮如來，甚深極大海；

知已亦
修敬，諸天香音神
，彼亦稽首禮，謂隨於死者。

　                   稽首禮智
士，歸命人之上
，無憂離塵安，無礙諸解脫。

　                   是故當
樂禪，住遠離極定，當自作燈明，無我必失時，

　                   失時有憂慼，謂墮地獄中。」

三、流通分
佛說如是。

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世間經》第二十一竟
(三百九十六字)
。

印順導師著作
※理想的佛陀觀
◎《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170-171：

大眾部及分別論者所說，「諸佛世尊皆是出世」，「佛身無漏」，都是依偈頌而說的。

(1)佛在世間而不著世間，出於《雜阿含經》；銅鍱部編入《增支部》
。

(2)佛身無漏，出於《中阿含經》的《世間經》；銅鍱部編入《增支部》
。

(3)又如大眾部及分別論者說如來常在定，依《中阿含經》的《龍象經》，是優陀夷（Udāyin）讚佛的《龍相應頌》；銅鍱部也編入《增支部》
。

（一三八）
《中阿含＊》
〈大品〉《福經》
第二十二 (第三念誦)

解經
[1]《法界聖凡水陸大齋法輪寶懺》卷2(X74，no.1499，p.958c13-14 // Z 2B:2，p.438b1-2 // R129，p.875b1-2)：「二十二、《福經》：明往
昔七年行慈福報，勸人修福。」

[2]《佛光阿含藏‧中阿含(三)》，p.1191，n.6：「本經敘說佛告諸比丘褔報妙善多所饒益，並自述其往昔長夜作褔、長夜受報之本生譚。言修七年慈心，七反成敗劫，不來還此世；世間敗壞時，生於晃昱天；世間轉成時，生於梵天中；在梵為大梵，千生自在天；三十六為釋，無量百頂王。又以布施、調御、守護三業得三業果報。」

※《增支部》(A. 7. 58.Pacala ◎睡眠)後半經，參閱《相應部》(S. 22. 96. Gomayam 牛糞)、《雜阿含》(大正2‧卷10‧264經) 
。
一、序分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

二、正宗分

(一)佛以褔之勝利示眾

1、明福為樂、非福為苦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莫畏於福，愛樂意所念。所以者何？福者是說樂。

畏於福，不愛樂意所念。所以者何？非福者，是說苦。

2、佛述昔行褔之報
何以故？

我憶往昔長夜作福，長夜受報，愛樂意所念。

我往昔時七年行慈，

◎七返
成、敗，不來此世：
世敗壞時，生晃昱天
；世成立時，來下生空梵宮殿
中。於彼梵中，作大梵天；

◎餘處千返＊作自在天王
；

◎三十六返＊作天帝釋；

◎復無量返＊作剎利頂生王
。

⊙明具眾寶及其最勝者
[NO.1]比丘！我作剎利頂生王時，有八萬四千大象，被好乘具，眾寶珓
飾，白珠珞覆，于
娑賀
象王為首。

[NO.2]比丘！我作剎利頂生王時，有八萬四千馬，被好乘具，眾寶嚴飾，金銀交
絡
，級馬王為首。

[NO.3]比丘！我作(646a)剎利頂生王時，有八萬四千車，四種珓
飾，莊以眾好，師子、虎、豹、斑
文之皮織成雜色，種種珓＊飾，極利疾，名樂聲車
為首。

[NO.4]比丘！我作剎利頂生王時，有八萬四千大城，極大富樂，多有人民，拘舍惒＊提
王城為首。

[NO.5]比丘！我作剎利頂生王時，有八萬四千樓，四種寶樓──金、銀、琉璃＊及水精，正法殿
為首。
[NO.6]比丘！我作剎利頂生王時。有八萬四千御座，四種寶座──金、銀、琉璃＊及水精，敷以氍氀、毾
譀，覆以錦綺羅縠，有儭
體被，兩頭安枕，加陵伽波惒＊羅
波遮悉哆羅那
。

[NO.7]比丘！我作剎利頂生王時，有八萬四千雙衣，有初
摩衣，有錦繒衣，有劫貝衣，有加
陵伽波惒羅衣。

[NO.8]比丘！我作剎利頂生王時，有八萬四千女，身體光澤，皦潔明淨，美色過人，小不及天，恣
容端正，覩者歡悅，眾寶瓔珞嚴飾具足，盡剎利種女，餘族無量。
[NO.9]比丘！我作剎利頂生王時，有八萬四千種食，晝夜常供，為我故設，欲令我食。

⊙明受用最勝之寶
[NO.9]比丘！彼八萬四千種食中，有一種食，極美淨潔，無量種味，是我常所食。

[NO.8]比丘！彼八萬四千女中，有一剎利女，最端正＊姝妙
，常奉侍我。

[NO.7]比丘！彼八萬四千雙衣中，有一雙衣，或初＊摩衣、或錦繒衣、或劫貝衣、或加＊陵伽波惒邏
衣，是我常所著。

[NO.6]比丘！彼八萬四千御座中，有一御座，或金或銀、或琉璃、或水精，敷以氍氀、毾＊譀。覆以錦綺羅縠，有儭＊體被，兩頭安枕，加陵伽波惒邏＊波遮悉哆邏＊那，是我常所臥。
[NO.5]比丘！彼八萬四千樓觀中，有一樓觀，或金、或銀、或琉璃＊、或水(646b)精，名正法殿，是我常所住。

[NO.4]比丘！彼八萬四千大城中，有一城極大富樂，多有人民，名拘舍惒＊提，是我常所居。

[NO.3]比丘！彼八萬四千車中而有一車，莊以眾好，師子、虎、豹、斑＊文之皮織成雜色，種種莊飾，極利疾，名樂聲車，是我常所載，至觀望園觀。

[NO.2]比丘！彼八萬四千馬中而有一馬，體紺青色，頭像如烏，名級馬王，是我常所騎，至觀望園觀。

[NO.1]比丘！彼八萬四千大象中而有一象，舉體極白。七支
盡正
，名于娑賀象王，是我常所乘，至觀望園觀。
⊙明修三福業得此樂報
比丘！我作此念：『是何業果，為何業報，令我今日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祐、有大威神？』

比丘！我復作此念：『是三業果，為三業報，令我今日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祐、有大威神：一者、布施；二者、調御；三者、守護。』」

(二)結頌
於是，世尊說此頌曰：「觀此福之報，妙善多饒益；

比丘我在昔，七年修慈心，七反成敗劫，不來還此世。

世間敗壞時，生於晃昱天；世間轉成時，生於梵天中。

在梵為大梵，千生自在天，三
十六為釋，無量百頂王。

剎利頂生王，為人之最尊；如法非刀杖，政御於天下；

如法不加
抂
，
正安樂教授；如法轉相傳，遍一切大地。

大富多錢財
，生於如是族；財穀具足滿
，成就七寶珍。

(646c)因此大福祐，所生得自在；諸佛御於世，彼佛之所說。

知此甚奇特，見神通不少；誰知而不信，如是生於冥。

是故當自為，欲求大福祐，當恭敬於法，常念佛法律。」

三、流通分

佛說如是。

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福經》第二十二竟
 (一千一百五十四字)
。

漢譯經論對照
※釋尊依自本生開示無常、無我等教
[1]《雜阿含.264經》卷10(大正2，67c4-68b28)：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異比丘，於禪中思惟，作是念：「頗有色常，恒，不變易，正住耶？如是受、想、行、識常，恆，不變易，正住耶？」

是比丘晡時從禪起，往詣佛所，頭面禮足，卻住一面，白佛言：「世尊！我於禪中思惟作是念：『頗有色常，恆，不變易，正住耶？如是受、想、行、識常，恆，不變易，正住耶？今白世尊：頗有色常，恆，不變易，正住耶？頗有受、想、行、識常，恆，不變易，正住耶？』」


爾時，世尊手執小土摶，告彼比丘言：「汝見我手中土摶不？」

比丘白佛：「已見，世尊！」

「比丘！如是少土，我不可得；若我可得者，則是常，恆，不變易，正住法。」

佛告比丘：「我自憶宿命，長夜修福，得諸勝妙可愛果報之事。曾於七年中，修習慈心，經七劫成壞，不還此世。七劫壞時，生光音天；七劫成時，還生梵世空宮殿中，作大梵王，無勝、無上，領千世界。

從是以後，復三十六反作天帝釋；

復百千反作轉輪聖王，領四天下，正法治化，七寶具足──所謂輪寶，象寶，馬寶，摩尼寶，玉女寶，主藏臣寶，主兵臣寶；千子具足，皆悉勇健；於四海內，其地平正，無諸毒刺；不威、不迫，以法調伏。

灌頂王法，有八萬四千龍象，皆以眾寶莊嚴而校餝之，寶網覆上，建立寶幢，布薩象王最為導首，朝、晡二時自會殿前。我時念言：『是大群象，日日再反往來，蹈殺眾生無數。願令四萬二千象，百年一來。』即如所願，八萬四千象中，四萬二千象百年一至。

灌頂正法，復有八萬四千匹馬，亦以純金為諸乘具，金網覆上，婆羅馬王為其導首。

灌頂王法，有八萬四千四種寶車，所謂金車、銀車、琉璃車、頗梨車，師子、虎、豹皮、雜色欽婆羅
以為覆襯，跋求毘闍耶難提音聲之車為其導首。

灌頂王法，領八萬四千城，安隱豐樂，人民熾盛，拘舍婆提王而為上首。

灌頂王法，有八萬四千四種宮殿，所謂金、銀、琉璃、頗梨，摩尼琉璃由訶而為上首。

比丘！灌頂王法，有八萬四千四種寶床，所謂金、銀、琉璃、頗梨，種種繒褥、氍氀、毾譓、迦陵伽臥具以敷其上，安置丹枕。

復次，比丘！灌頂王法，復有八萬四千四種衣服，所謂迦尸細衣，芻摩衣，頭鳩羅衣，拘沾婆衣。

復次，比丘！灌頂王法，有八萬四千玉女，所謂剎利女，似剎利女，況復餘女。

復次，比丘！灌頂王法，有八萬四千飲食，眾味具足。

比丘！八萬四千玉女中，唯以一人以為給侍。

八萬四千寶衣，唯著一衣。

八萬四千寶床，唯臥一床。

八萬四干宮殿，唯處一殿。

八萬四千城，唯居一城，名拘舍婆提。

八萬四千寶車，唯乘一車，名毘闍耶難提瞿沙。

出城遊觀，八萬四千寶馬，唯乘一馬，名婆羅訶，毛尾紺色。

八萬四千龍象，唯乘一象，名布薩陀，出城遊觀。

比丘！此是何等業報，得如是威德自在耶？此是三種業報。云何為三？一者、布施，二者、調伏，三者、修道。
比丘！當知凡夫染習五欲，無有厭足，聖人智慧成滿而常知足。

比丘！一切諸行過去盡滅、過去變易，彼自然眾具及以名稱皆悉磨滅。

是故，比丘！永息諸行，厭離，斷欲，解脫。

比丘！色為常、無常？」

比丘白佛言：「無常，世尊！」

「若無常者是苦耶？」

比丘白佛言：「是苦，世尊！」

「比丘！若無常、苦，是變易法，聖弟子寧復於中計我、異我、相在不？」

比丘白佛：「不也，世尊！」

「如是受、想、行、識，為常、為無常？」

比丘白佛言：「無常，世尊！」

「若無常者是苦耶？」

比丘白佛言：「是苦，世尊！」

「比丘！若無常、苦，是變易法，聖弟子寧復於中計我、異我、相在不？」

比丘白佛：「不也，世尊！」

佛告比丘：「諸所有色，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若內、若外，若麁、若細，若好、若醜，若遠、若近，彼一切非我、不異我、不相在；如是受、想、行、識，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若內、若外，若麁、若細，若好、若醜，若遠、若近，彼一切非我、不異我、不相在。

比丘！於色當生厭
，離欲，解脫；如是於受、想、行、識，當生厭，離欲，解脫，解脫知見：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

時彼比丘聞佛所說，踊躍歡喜，作禮而去。常念土摶譬教授，獨一靜處，精勤思惟，不放逸住；不放逸住已，所以善男子剃除鬚髮，正信非家，出家學道，為究竟無上梵行，見法，自知身作證：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

時彼尊者亦自知法，心得解脫，成阿羅漢。

《瑜伽師地論》卷86(大正30，781b12-29)：

復次，由五因緣，當知一切自體諸行皆悉無常，謂一切自體壽量有限。
假使有人欲自祈驗：「我今以手執持泥團或牛糞團，能經幾時？」作是願已，隨取彼團。是人爾時任情所欲，能執不捨，乃至於後，欲棄即棄，欲持即持；非如所受必死之身，至壽盡際，尚不能遂己之所欲延一剎那，況乎久住？
又一切自體因所生故，彼因作故，是無常故。
又有自體廣大興盛，終歸磨滅而可得故──謂在色界、欲界天、人、大梵、帝釋、轉輪王等。
又由無倒阿笈摩故──謂佛世尊於諸自體無常法性現見現證而宣說故。
復有三種諸受欲者圓滿差別，由是因緣，諸受欲者恆常戲論。
何等為三？一、資產圓滿，二、自體圓滿，三、廣大殊勝有情供養圓滿。
當知復有三種因緣，能得如是圓滿差別，謂：施；戒，調伏諸根俱行；及欲界慈修所得果，慈為先導，慈為因處，於諸有情損害寂靜行相轉故。 

[2]《中阿含.61經》卷11〈王相應品〉《牛糞喻經》(大正1，496a15-497b1)：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
爾時，有一比丘在安靜處燕坐思惟，而作是念：「頗復有色常住不變而一向樂、恒久存耶？頗有覺、想、行、識常住不變而一向樂、恒久存耶？」
彼一比丘則於晡時從燕坐起，往詣佛所，稽首作禮，却坐一面，白曰：「世尊！我今在安靜處燕坐思惟而作是念：『頗復有色常住不變而一向樂、恒久存耶？頗有覺、想、行、識常住不變而一向樂、恒久存耶？』」
佛告比丘：「無有一色常住不變而一向樂、恒久存者；無有覺、想、行、識常住不變而一向樂、恒久存者。」
於是，世尊以手指爪抄少牛糞，告曰：「比丘！汝今見我以手指爪抄少牛糞耶？」
比丘白曰：「見也，世尊！」
佛復告曰比丘：「如是無有少色常住不變而一向樂、恒久存也；如是無有少覺、想、行、識常住不變而一向樂、恒久存也。所以者何？比丘！我憶昔時長夜作福；長作福已，長受樂報。

比丘！我在昔時七年行慈。七反成敗，不來此世──世敗壞時，生晃昱天；世成立時，來下生空梵宮殿中，於彼梵中作大梵天。餘處千反作自在天王；三十六反作天帝釋；復無量反作剎利頂生王。
比丘！我作剎利頂生王時，有八萬四千大象，被好乘具，眾寶校飾，白珠珞覆；于娑賀象王為首。

比丘！我作剎利頂生王時，有八萬四千馬，被好乘具，眾寶莊飾，金、銀、珓珞；[馬*毛]馬王為首。

比丘！我作剎利頂生王時，有八萬四千車，四種校飾，莊以眾好──師子、虎、豹、斑文之皮，織成雜色，種種莊飾，極利疾；名樂聲車為首。

比丘！我作剎利頂生王時，有八萬四千大城，極大富樂，多有人民；拘舍惒[14]堤王城為首。

比丘！我作剎利頂生王時，有八萬四千樓，四種寶樓──金、銀、琉璃及水精；正法殿為首。
比丘！我作剎利頂生王時，有八萬四千御座，四種寶座──金、銀、琉璃及水精，敷以氍氀，毾[毯-炎+登]，覆以錦綺羅縠，有襯體被，兩頭安枕，加陵伽波惒邏波遮悉多羅那。

比丘！我作剎利頂生王時，有八萬四千雙衣，初摩衣、錦衣、繒衣、劫貝衣、加陵伽波惒邏衣。

比丘！我作剎利頂生王時，有[　>八]萬四千女，身體光澤，晈潔明淨，美色過人，小不及天，姿容端正，覩者歡悅，眾寶、瓔珞嚴飾具足，盡剎利種女，餘族無量。

比丘！我作剎利頂生王時，有八萬四千種食，[盡>晝]夜常供，為我故設，欲令我食。
比丘！彼八萬四千種食中，有一種食，極美淨潔，無量種味，是我常所食。

比丘！彼八萬四千女中，有一剎利女，最端正姝好，常奉侍我。

比丘！彼八萬四千雙衣中，有一雙衣，或初摩衣、或錦衣、或繒衣、或劫貝衣、或加陵伽波惒邏衣，是我常所著。

比丘！彼八萬四千御座中，有一御座，或金、或銀、或琉璃、或水精，敷以氍氀、毾[毯-炎+登]，覆以錦綺羅縠，有襯體被，兩頭安枕，加陵伽波惒邏波遮悉多羅那，是我常所臥。

比丘！彼八萬四千樓觀中，有一樓觀，或金、或銀、或琉璃、或水精，名正法殿，是我常所住。
比丘！彼八萬四千大城中，而有一城，極大富樂，多有人民，名拘舍惒堤，是我常所居。

比丘！彼八萬四千車中，而有一車，莊以眾好──師子、虎、豹斑文之皮，織成雜色，種種莊飾，極利疾，名樂聲車，是我常所載，至觀望園觀。

比丘！彼八萬四千馬中，而有一馬，體紺青色，頭像如烏，名[馬*毛]馬王，是我常所騎，至觀望園觀。

比丘！彼八萬四千大象中而有一象，舉體極白，七支盡正，名于娑賀象王，是我常所乘，至觀望園觀。
比丘！我作此念：『是何業果、為何業報，令我今日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祐、有大威神？』

比丘！我復作此念：『是三業果、為三業報，令我今日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祐、有大威神：一者、布施；二者、調御；三者、守護。』

比丘！汝觀彼一切所有盡滅、如意足亦失。

比丘！於意云何：色為有常，為無常耶？」
答曰：「無常也。世尊！」
復問曰：「若無常者，是苦、非苦耶？」
答曰：「苦、變易也。世尊！」
復問曰：「若無常、苦、變易法者，是多聞聖弟子頗受是我、是我所，我是彼所耶？」
答曰：「不也。世尊！」
復問曰：「比丘！於意云何：覺、想、行、識為有常，為無常耶？
答曰：「無常也。世尊！」
復問曰：「若無常者，是苦、非苦耶？」
答曰：「苦、變易也。世尊！」
復問曰：「若無常、苦、變易法者，是多聞聖弟子頗受是我、是我所，我是彼所耶？」
答曰：「不也。世尊！」
是故，比丘！汝應如是學：若有色──或過去、或未來、或現在，或內、或外，或麤、或細，或好、或惡，或近、或遠──彼一切非我、非我所，我非彼所；當以慧觀，知如真。若有覺、想、行、識──或過去、或未來、或現在，或內、或外，或麤、或細，或好、或惡，或近、或遠──彼一切非我、非我所，我非彼所；當以慧觀，知如真。

比丘！若多聞聖弟子如是觀者，彼便厭色，厭覺、想、行、識；厭已便無欲；無欲已便解脫；解脫已便知解脫：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
於是，彼比丘聞佛所說，善受、善持，即從坐起，稽首佛足，繞三匝而去。
彼比丘受佛化已，獨住遠離，心無放逸，修行精勤；彼獨住遠離、心無放逸、修行精勤已，族姓子所為，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者，唯無上梵行訖，於現法中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如是彼比丘知法已，乃至得阿羅訶。
佛說如是。

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3]《增壹阿含經》卷14〈高幢品〉(第四經) (大正2，617b7-618a26)：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有一比丘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

爾時，彼比丘白世尊曰：「頗有此色恒在、不變易耶？久在於世，亦不移動？頗有痛、想、行、識恒在、不變易耶？久存於世，亦不移動耶？」

世尊告曰：「比丘！無有此色恒在、不變易、久存於世者；亦復無痛．想．行．識恒在、不變易、久存於世者。

若復，比丘！當有此色恒在、不變易、久存於世者，則梵行之人不可分別；若痛‧想‧行‧識久存於世、不變易者，梵行之人不可分別。

是故，比丘！以色不可分別、不久存於世故，是故梵行之人乃能分別、盡於苦本；亦無痛．想．行．識，不久存於世，是故梵行乃可分別、盡於苦本。」

爾時，世尊取少許土，著爪上，語彼比丘曰：「云何？比丘！見此爪上土不？」

比丘對曰：「唯！然！見已，世尊！」

佛告比丘：「設當有爾許色恒在於世者，則梵行之人不可分別得盡苦際。以是，比丘！以無爾許色在，便得行梵行、得盡苦本。

所以然者？比丘！當知：我昔曾為大王，領四天下，以法治化，統領人民；七寶具足。所謂七寶者：輪寶、象寶、馬寶、珠寶、玉女寶、居士寶、典兵寶。

比丘！當知：我於爾時作此轉輪聖王，領四天下，

有八萬四千神象，象名菩呼。

復有八萬四千羽寶之車，或用師子皮覆，或用狼、狗
皮覆者，盡懸幢高蓋。

復有八萬四千高廣之臺，猶如天帝所居之處。

復有八萬四千講堂，如法講堂之比。

復有八萬四千玉女之眾，像如天女。

復有八萬四千高廣之座，皆用金銀七寶廁間。

復有八萬四千衣被服飾，皆是文繡柔軟。

復有八萬四千飲食之具，味若干種。

比丘！當知：

我爾時乘一大象，色極白好，口有六牙，金銀交具，身能飛行，亦能隱形，或大、或小；象名菩呼。

我爾時乘一神馬，毛尾朱色，行不身動，金銀交飾，身能飛行，亦能隱形，或大、或小；馬名毛王。

我於爾時，八萬四千高廣之臺，住一臺中；臺名須尼摩，純金所作。

爾時，我在一講堂中止宿；講堂名法說，純金所造。

我於爾時乘一寶羽之車；車名最勝，純金所造。

我於爾時將一玉女，左右使令，亦如姊妹。

我於爾時，於八萬四千高廣之座，在一座上，金、銀、瓔珞不可稱計。

我於爾時，著一妙服，像如天衣；所食之食，味如甘露。

當於爾時我作轉輪聖王，時八萬四千神象朝朝來至，門外多有傷害，不可稱計。我於爾時，便作是念：『此八萬四千神象朝朝來至，門外多有傷害，不可稱計；我今意中欲使分為二分，四萬二千朝朝來賀。』

爾時，比丘！我作是念：『昔作何福、復作何德，今得此威力，乃至於是？』復作是念：『由三事因緣故，使我獲此福祐。云何為三？所謂：惠施，慈仁，自守。』

比丘！當觀爾時諸行永滅無餘，爾時遊於欲意無有厭足。所謂厭足，於賢聖戒律乃為厭足。

云何？比丘！此色有常耶？無常耶？」

比丘對曰：「無常也。世尊！」

「若復無常、為變易法，汝可得生此心──此是我許、我是彼所乎？」

對曰：「不也。世尊！」

「痛、想、行、識是常也、是無常耶？」

比丘對曰：「無常也。世尊！」

「設使無常、為變易法，汝可得生此心──此是我許、我是此所？」

對曰：「不也。世尊！」

「是故，比丘！諸所有色──過去、當來、今現在者，若大、若小，若好、若醜，若遠、若近──此色亦非我所，我亦非彼所；此是智者之所學也。諸所有痛──過去、當來、今現在者，若大、若小，若好、若醜，若遠、若近──此痛亦非我所，我亦非彼所；如是智者之所覺知。

比丘！當作是觀：若聲聞之人厭患於眼、厭患於色、厭患眼識，若緣眼生苦樂亦復厭患；亦厭患於耳、厭於聲、厭於耳識，若依耳識生苦樂者亦復厭患；鼻、舌、身；意、法亦復厭患，若依意生苦樂者亦復厭患；已厭患，便解脫；已解脫，便得解脫之智：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不復受有，如實知之。」

爾時；彼比丘得世尊如是之教；在閑靜之處思惟自修：所以族姓子剃除鬚髮，著三法衣，離家，修無上梵行：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不復受有，如實知之。是彼比丘便成阿羅漢。

爾時，彼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4]《大毘婆沙論》卷82(大正27，424a4-c10)：

如世尊說：「苾芻當知，我七歲中修慈心故，七成、壞劫不來生此──世界壞時生極光淨；世界成已生空梵宮，作大梵王威德自在，於千世界我為獨尊。復於後時來生欲界，三十六反作天帝釋；於無量世作轉輪王，具四種兵成就七寶，以法御世亦號法王。」
此經所言「七歲中」者，佛意正說經七雨時。

謂昔勝時有一菩薩，名大威勇，於中印度作大國王，以大威恩統攝一切。

然彼國土時多暑熱，去城不遠有一大林，其地高涼花果茂盛，草木青翠泉池清冷。

時彼國人於雨四月，多捨城邑，來此避暑，各隨所樂作諸事業。

時菩薩王以國事務及諸城邑委任大臣，亦往此林居高靜處，離欲界染，修四無量，雨四月中無時懈廢。

既度雨際，節氣漸涼，林中諸人各還城邑，作諸事業。

爾時菩薩亦從林出，還詣王都，設大法祀，廣修施福，以諸飲食、衣服、香、花、象、馬、輦輿、房舍、僮僕、燈明、臥具及醫藥等，奉施沙門、并婆羅門、貧、病、孤獨、遠行羈客、諸乞求者；既修施已，受持淨戒。如是往還，經於六反，至第七反過雨際時。

◎有說：壽終生極光淨。

◎有作是說：壞劫時至，菩薩命終，生極光淨。

故知七歲謂七雨時。
問：菩薩所修四無量定是色界繫，可由此故生極光淨及生梵天；云何復作帝釋、輪王，豈色界業招欲界果？
答：◎菩薩爾時起三無量：一、欲界繫，由此得作帝釋、輪王；二、初靜慮繫，由此得作大梵天王；三、第二靜慮繫，由此得生極光淨天。
◎復次，欲界雖無根本無量，而有無量入出定心，此招輪王、帝釋異熟；根本無量，感極光淨或大梵王。

◎復次，欲界雖無究竟無量，而有加行，由此得作帝釋、輪王；究竟無量，能招梵王或極光淨。

◎復次，欲界具有一切善根相似種子，乃至亦有相似滅定，由有無量相似善根，得作輪王或天帝釋；由有無量真實善根，得生梵天或極光淨。
◎復次，菩薩林中修無量故，生極光淨或作梵王；由還王都，設大施會，作轉輪王；由受持戒，作天帝釋。
◎復次，此經中說三福業事，謂施、戒、修。如彼經說：「苾芻！當知：我念過去造三種業，得三種果，由彼我今具大威德，所謂布施、調伏、寂靜。」

「布施」即是施福業事；「調伏」即是戒福業事；「寂靜」即是修福業事。

「施福業事」能感輪王；「戒福業事」感天帝釋；「修福業事」感大梵王或極光淨。
如《契經》說：「有三種福業事：一、施性福業事。謂以諸飲食、衣服、香花，廣說乃至及醫藥等，奉施沙門婆羅門等。二、戒性福業事。謂離斷生命離不與取，離欲邪行，離虛誑語，離飲酒等。三、修性福業事。謂慈俱行心無怨、無對、無惱、無害，廣說如前。悲、喜、捨俱行心廣說亦爾。」 

問：色、無色界有多善根，何故唯說此四無量為修性福業事耶？
答：◎世間唯於饒益他事起福業想。色、無色界諸善根中，無欲饒益他如四無量者，是故偏說此為修福業事。
◎復次，世於福果起於福想。諸善根中無有能感廣饒益果如無量者，是故偏說。
◎復次，此四無量及所得果，堅牢難壞，故獨名福。

如伽他說：「福非火所燒，風亦不能碎，福非水所爛，能淨持世間。

　               福能與王賊勇猛相抗拒，不為人、非人之所能侵奪。

　               福終無損失，如堅固伏藏，以決定能招此世他世樂。」

印順導師著作
※釋尊的本生傳說
《空之探究》，p.24：
慈（mettā），悲（karuṇā，喜muditā），捨（upekkhā）──四無量（catasso-appama-ññāyo）定，也名無量心解脫（appamāṇa-cetovimutti），無量心三昧（appamāna cetosamādhi），或名四梵住（brahmavihāra）。四無量遍緣無量有情，所以是「勝解作意俱生假想起故」
。或依定而起慈等觀想，或依慈等觀想而成定。在定法中，這是重要的一組。其中，「慈為一切功德之母」，慈心是印度文化中最重視的；佛經中可以充分證明這一意義的，如《雜阿含經》卷10（大正2，67c）說：「我自憶宿命……曾於七年中修習慈心，經七劫成壞，不還此世（欲界）。七劫壞時，生光音天。七劫成時，還生梵世空宮殿中，作大梵王，無勝無上，領千世界」。
    這一則佛的本生傳說，《中阿含經》，《增支部》，《增壹阿含經》，都同樣的說到
。 

（一三九）
《中阿含＊》
〈大品〉《息止道經》
第二十三(第三念誦)

解經

[1]《法界聖凡水陸大齋法輪寶懺》卷2(X74，no.1499，p.958c15-16 // Z 2B:2，p.438b3-4 // R129，p.875b3-4)：「二十三、《息止道經》：謂初學比丘常應念骨相、青相、腐相、食相、骨鎖相，除欲恚病。」
[2]《佛光阿含藏‧中阿含(三)》，p.1197，n.9：「本經敘說年少比丘始習戒，應常觀想骨相、青相、腐相、食相、骨鎖相，以除欲恚之病。」

※參閱《小部‧經集》(Sn. I. 11. Vijaya sutta 征勝經)。
一、序分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

二、正宗分
(一)佛勸勉始成就戒者應長觀骨等五相之不淨想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年少比丘始成就戒，當以數數詣息止道觀相：骨相、青相、腐相、食相、骨鏁
相。彼善受善持此相已，還至住處，澡洗手足，敷尼師檀
，在於床上結加
趺坐，即念此相：骨相、青相、腐相、食相、骨鏁相。所以者何？若彼比丘修習此相，速除心中欲恚之病。」

(二)結頌
於是，世尊說此頌曰
：「若年少比丘覺
未得上
意，當詣息止道，欲除其婬欲，

心中無恚諍，慈愍於眾生，遍滿一切方，往至觀諸身。

當觀於青相，及以爛腐壞，觀鳥
蟲所食，骨骨節相連。

修習如是相，還歸至本處，澡洗於手足，敷床正基坐；

當以觀真實，內身及外身，盛滿大小便，心腎肝肺等。　

若欲分衛食，到人村邑間，(647a)如將鎧纏絡，常正念在前；

若見色可愛，清淨欲相應，見已觀如真，正念佛法律。

此中無骨筋，無肉亦無血，無腎心肝肺，無有涕唾腦；

一切地皆空，水種亦復然，空一切火種，風種亦復空。

若所有諸覺，清淨欲相應，彼一切息止，如慧之所觀。

如是行精懃，常念不淨想，永斷婬
怒癡，除一切無明，

興起清淨明，比丘得苦
邊。」

三、流通分
佛說如是。

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息止道經》第二十三竟
(三百七十二字)
。

漢譯經論對照
※九相
《大智度論》卷21(大正25，217a6-218c18)：

【經】「九相」：脹相、壞相、血塗相、膿爛相、青相、噉相、散相、骨相、燒相。

【論】 

聲聞之九相

問曰：應當先習九相離欲，然後得諸禪，何以故諸禪定後，方說九相？

答曰：先說
果報，令行者心樂。九相雖是不淨，人貪其果報，故必習行。
問曰：行者云何觀是脹相等九事？

答曰：行者先持戒清淨，令心不悔故，易受觀法，能破婬欲諸煩惱賊。
觀人初死
之日：辭訣言語，息出不反，奄忽已
死；室家驚慟，號哭呼天，言說方爾，奄便那去！氣滅身冷，無所覺識。此為大畏，無可免
處。譬如劫盡，火燒無有遺脫。如說：「死至無貧富，無懃修善惡，無貴亦無賤，老少無免者。無祈請可救，亦無欺誑離，無捍挌
得脫，一切無免處！」

死法名為永離恩愛之處，一切有生之所惡者；雖甚惡之，無得脫者。我身不久，必當如是，同於木石，無所別知。我今不應貪著五欲，不覺死至，同於牛羊；牛羊禽獸，雖見死者跳騰哮吼，不自覺悟。我既得人身，識別好醜，當求甘露不死之法。如說：「六情身完具，智鑒亦明利；而不求道法，唐受身智慧。禽獸亦
皆知，欲樂以自恣；而不知方便，為道修善事。既已得人身，而但自放恣；不知修善行
，與彼亦何異！三惡道眾生，不得修道業；已得此人身，當勉
自益
利！」
1.脹相
行者到死屍邊，見死屍膖脹，如韋
囊盛風，異於本相，心生厭畏：「我身亦當如是，未脫此法。身中主識役御此身，視、聽、言語，作罪、作福，以此自貴
，為何所趣？而今但見空舍在此！是身好相，細腰
、姝媚
、長眼、直鼻、平額、高眉，如是等好，令人心惑；今但見膖脹，好在何處？男女之相亦不可識。」作此
觀已，呵著欲心：「此臭屎囊膖脹可惡，何足貪著？」

2.壞想
死屍風熱轉大，裂壞在地，五藏、屎尿、膿血流出，惡露已現。
行者取是壞相，以況己
身：「我亦如是，皆有是物；與此何異？我為甚惑，為此屎囊，薄皮所誑，如燈蛾投火，但貪明色，不知燒身。已見裂壞，男女相滅，我所著者，亦皆如是。」

3.血塗相& 4.青瘀相
◎死屍已壞，肉血塗漫。

◎或見杖楚死者，青瘀、黃、赤；或日曝瘀黑
具取是相，觀所著者，若赤白之色，淨潔端正，與此何異？

5.膿爛相
既見青瘀黃赤，鳥獸不食，不埋不藏，不久膿爛，種種虫生。
行者見已，念此死屍──本有好色，好香塗身，衣以上服，飾以華綵；今但臭壞，膿爛塗染，此是其
實分；先所飾綵，皆是假借。　　　　　

6.噉相
若不燒不埋，棄之曠野，為鳥獸所食──烏
挑其眼，狗分手
腳，虎狼刳腹，分掣[國*瓜]裂；殘藉在地，有盡、不盡。
行者見已，心生厭相：「思惟此屍未壞之時，人所著處，而今壞敗，無復本相，但見殘藉，鳥獸食處，甚可惡畏。」

7.散相
鳥獸已去，風日飄曝，筋斷骨離，各各異處。
行者思惟：「本見身法，和合而有身相，男女皆可分別；今已離散，各在異處，和合法滅，身相亦無，皆異於本，所可愛者，今在何處？」

8.骨相
身既離散，處處白骨，鳥獸食已，唯有骨在。觀是骨人，是為骨相。
◎骨相有二種：一者、骨人筋骨相連；二者、骨節分離。筋骨相連破男女、長短、好色、細滑之相；骨節分離，破眾生根本實相。
◎復有二種：一者、淨；二者、不淨。
 淨者，久骨白淨，無血無膩，色如白雪；不淨者，餘血塗染，膩
膏未盡。

9.燒相
行者到屍林中，或見積多草木，焚燒死屍，腹破眼出，皮色燋黑，甚可惡畏；須臾之間，變為灰燼。
行者取是燒相，思惟：「此身未死之前，沐浴香華，五欲自恣；今為火燒，甚於兵刃！此屍初死，形猶是人，火燒須臾，本相都失。一切有身皆歸無常；我亦如是。」
※是
九相，斷諸煩惱，於滅婬欲最勝；為滅婬欲故，說是九相。
問曰：無常（相）等十想，為滅何事故說？

答曰：亦為滅婬欲等三毒。
問曰：若爾者，二相有何等異？

答曰：◎九相為遮未得禪定為婬欲所覆故；十想能除滅婬欲等三毒。 
◎九相如縛賊；十想如斬殺。
◎九相為初學；十想為成就。
◎復次，是十想中，不淨想攝九相。

有人言：十想中，不淨想、食不淨想、世間不可樂想，攝九相。

復有人言：十想、九相；同為離欲，俱為涅槃，所以者何？
⊙初、死相，動轉言語須臾之間，忽然已死；身體膖脹，爛壞、分散，各各變異，是則無常。
⊙若
著此法，無常壞時，是即為苦。
⊙若無常苦、無得自在者，是則無我。
⊙不淨、無常、苦、無我，則不可樂，觀身如是。
⊙食雖在口，腦涎流下，與唾和合成味，而咽與吐無異，下入腹中，即是食不淨想。
⊙以此九相觀身無
常，變異，念念皆滅，即是死想。
⊙以是九相厭世間樂，知煩惱斷，則安隱寂滅，即是斷相。
⊙以是九相遮諸煩惱，即是離想。
⊙以是九相厭世間故，知此五眾滅，更不復生，是處安隱，即是盡想。

◎復次，九相為因，十想為果。是故先九相，後十想。
◎復次，九相為外門，十想為內門；是故經言：「二為甘露門：一者、不淨門；二者、安那般那門。」
是九相，除人七種染
著：

⊙或有人染著色：若赤、若白、若赤白、若黃、若黑。

⊙或有人不著色，但染著形容：細膚
、纖指、修目、高眉。

⊙或有人不著容、色，但染著威儀：進、止、坐、起、行、住、禮拜、俯仰、揚眉、頓睫、親近、按摩。

⊙或有人不著容、色、威儀，但染著言語、軟聲、美辭、隨時而說，應意、承旨，能動人心。

⊙或有人不著容、色、威儀
、軟聲，但染著細滑、柔膚軟肌，熱時身涼，寒時體溫。

⊙或有人皆著五事。

⊙或有人都不著五事，但染著人相 ，若男若女。雖得上六種欲，不得所著之人，猶無所解，捨世所重五種欲樂而隨其死。
死相，多除威儀、語言愛。

膖脹相、壞相、噉相、散相，多除形容愛。

血塗相、青瘀相、膿爛相，多除色愛。

骨相、燒相，多除細滑愛。

九相除雜愛及所著人愛。
噉相、散相、骨相偏
除人愛；噉殘、離散、白骨中，不見有人可著。
◎以是九相觀離愛心，瞋、癡亦微薄：

不淨中淨顛倒，癡故著是身；今以是九相，披析身內，見是身相，癡心薄；癡心薄則貪欲薄；貪欲薄則瞋亦薄，所以者何？人以貪身故生瞋；今觀身不淨，心厭故不復貪身，不貪身故，不復生瞋。

◎三毒薄故，一切九十八使山皆動；漸漸增進其道，以金剛三昧摧碎結山。
※九相雖是不淨觀，依是能成大事；譬如大海中臭屍，溺人依以得渡。
問曰：是九相有何性？何所緣？何處攝？

答曰：取相性；緣欲界身，色相陰
攝。亦身念處少分；或欲界攝，或初禪、二禪、四禪攝。未離欲散心人得欲界繫；離欲人心得色界繫。
膖脹等八相，欲界、初禪、二禪中攝；淨骨相，欲界、初禪、二禪、四禪中攝。三禪中多樂故，無是相。
是九相，是開身念處門，身念處開三念處門，是四念處門開三十七品門，三十七品開涅槃城門，入涅槃，離一切憂惱諸苦，滅五陰因緣生故，受涅槃常樂。
大乘之九想
問曰：聲聞人如是觀，心厭離，欲疾入涅槃；菩薩憐愍一切眾生，集一切佛法，度一切眾生，不求疾入涅槃故，觀是九相，云何不墮二乘證？

答曰：◎菩薩於眾生心生憐愍，知眾生以三毒因緣故，受今世後世身，生苦痛。
是三毒終不自滅，亦不可以餘理得滅；但觀所著內外身相，然後可除。
以是故，菩薩欲滅是婬欲毒故，觀是九相。
如人憐愍病者，合和諸藥以療之；菩薩亦如是，為著色眾生，說是青瘀相等，隨其所著，分別諸相，如先說。

是為菩薩行九相觀。
◎復次，菩薩以大慈悲心行是九相，作如是念：「我未具足一切佛法，不入涅槃，是為一法門，我不應住此一
門，我當學一切法門。」
以是故，菩薩行九相無所妨。
◎菩薩行是九相，或時厭患心起：「如是不淨身可惡可患，欲疾取涅槃。」
爾時，菩薩作是念：「十方諸佛說：一切法相空，空中無無常，何況有不淨？但為破淨顛倒故習此不淨，是不淨皆從因緣和合生，無有自性，皆歸空相。我今不應取是因緣和合生無自性不淨法、欲疾入涅槃。」
經中亦有是說：「若色中無味相，眾生不應著色；以色中有味故，眾生起著。若色無過罪，眾生亦無厭色者；以色實有過惡，故觀色則厭。若色中無出相，眾生亦不能於色得脫
；以色有出相故，眾生於色得解脫。」
味是淨相因緣故
，以是故，菩薩不於不淨中沒、早取涅槃。
結 九相義，分別竟。
[2]《大智度論》卷48(大正25，404c11-405a17)：

…是行者不淨觀。以慧眼開見是身倉，知此身中不淨充滿，必當敗壞，若他來害，若當自死。此身中但有屎尿不淨，種種惡露等。

已觀內身不淨，今觀外身敗壞；是故說二種不淨：一者、已壞；二者、未壞。
先觀己身未壞有識，若結使薄、利根人即生患厭；鈍根結厚者，觀死人已壞，可畏可惡。

若死一日至五日，親里猶尚守護；是時禽獸未食，青瘀膖脹，膿血流出，腹脹破裂，五臟爛壞，屎尿臭處，甚可惡厭。行者心念：「此色先好，行來、言語，妖冶姿則，惑亂人情，淫者愛著；今者觀之，好色安在？如佛所說，真是幻法，但誑無智之眼！今此事實露現。」行者即念：「我身與彼，等無有異；未脫此法，云何自著著彼！又亦何為自重輕他！」如是觀已，心則調伏，可以求道，能除世間貪憂。

又復思惟：此屍初死之時，鳥獸見之，謂非死人，不敢來近；以是故說過六七日，親戚既去，鳥鷲、野干之屬，競來食之，皮肉既盡，日日變異；以是故說但有骨人。

見其如此，更生厭心，念言：「是心肝皮肉，實無有我，但因是身合集罪福因緣，受苦無量！」即復自念：「我身不久，會當如是，未離此法。」

或時行者，見骨人在地，雨水澆浸，日暴風吹，但有白骨；或見久骨筋斷節解，分散異處，其色如鴿；或腐朽爛壞，與土同色。

初觀三十六物，死屍膨脹，一日至五日，是不淨觀；

鳥獸來食，乃至與土同色，是無常觀；

是中求我、我所不可得，如先說因緣生，不自在故，是非我觀；

觀身相如此，無一可樂；若有著者，則生憂苦，是名苦觀。

以四聖行觀外身，自知己身亦復如是，然後內外俱觀。

若心散亂，當念老、病、死、三惡道苦，身命無常，佛法欲滅；如是等鞭心令伏，還繫不淨觀中，是名「勤精進」。

一心勤精進故，能除貪憂。
[3]《瑜伽師地論》卷11(大正30，334c13-17)：

云何賢善定相？謂所思惟青瘀等相，為欲對治欲貪等故。

何故此相說名「賢善」？諸煩惱中，貪最為勝；於諸貪中，欲貪為勝，生諸苦故。此相是彼對治所緣，故名「賢善」。

[4]《瑜伽師地論》卷26(大正30，429a26-b24)：

婬相應貪復有四種：
一、顯色貪；二、形色貪；三、妙觸貪；四、承事貪。
由依四外不淨所緣，於此四種相應婬貪，心得清淨。
(1)若於青瘀、或於膿爛、或於變壞、或於膖脹、或於食噉作意思惟，於顯色貪令心清淨。(2)若於變赤作意思惟，於形色貪令心清淨。

(3)若於其骨、若於其鎖、若於骨鎖作意思惟，於妙觸貪令心清淨。

(4)若於散壞作意思惟，於承事貪令心清淨。

如是四種名於婬貪令心清淨。

是故世尊乃至所有，依外朽穢不淨差別，皆依四種憺怕
路而正建立。
◎謂若說言：由憺怕路，見彼彼屍死，經一日、或經二日、或經七日，烏鵲、餓狗、鴟鷲、狐狼、野干、禽獸之所食噉，便取其相，以譬彼身亦如是性、亦如是類，不能超過如是法性──此即顯示始從青瘀乃至食噉。
◎若復說言：由憺怕路，見彼彼屍，離皮、肉、血，筋脈纏裹──此即顯示所有變赤。

◎若復說言：由憺怕路，見彼彼骨、或骨、或鎖──此即顯示或骨、或鎖、或復骨鎖。
◎若復說言：由憺怕路見彼彼骨，手骨異處、足骨異處、臗骨異處、膝骨異處、臂骨異處、肘骨異處、脊骨異處、髆骨異處、肋骨異處，頷輪、齒鬘、頂髑髏等各各分散，或經一年、或二、或三乃至七年，其色鮮白，猶如螺貝、或如鴿色，或見彼骨，和雜塵土──此即顯示所有散壞。

如是依外所有朽穢不淨所緣，令於四種婬相應貪，心得清淨。
[5]《瑜伽師地論》卷30(大正30，452a19-c4)：

云何名為尋思自相？
◎謂且於內身中所有朽穢不淨，發起勝解，…如是名為「依內不淨尋思自相」。
◎復於其外諸不淨物，由青瘀等種種行相，發起勝解。
1.青瘀勝解
謂先發起青瘀勝解：或親自見、或從他聞，或由分別所有死屍。如是死屍，或男、或女、或非男女，或親、或怨、或是中庸，或劣、或中、或復是勝，或是少年、或是中年、或是老年。取彼相已，若此死屍，死經一日，血流已盡，未至膿爛──於是發起青瘀勝解。
2.膿爛勝解

若此死屍死經二
日，已至膿爛未生蟲蛆──於是發起膿爛勝解。
3.&4.爛壞、膨脹勝解
若此死屍死經七日，已生蟲蛆，身體已壞──於是發起爛壞勝解、膨脹勝解。
5.食噉勝解

若此死屍為諸狐、狼、鴟、梟、鵰、鷲、烏、鵲、餓狗之所食噉──於是發起食噉勝解。
6.異赤勝解

即此死屍既被食已，皮肉血盡，唯筋纏骨──於是發起異赤勝解。
7.分散勝解

若此死屍或被食噉，支節分離散在處處，或有其肉、或無其肉、或餘少肉──於是發起分散勝解。
8.骨勝解

若此死屍骨節分散，手骨異處、足骨異處、膝骨異處、髀骨
異處、髖骨
異處、髆骨
異處、臂骨異處、脊骨
異處、頷輪異處、齒髮異處、髑髏異處──見是事已，起骨勝解。
9.&10.鎖及骨鎖勝解

若復思惟如是骸骨，共相連接而不分散，唯取麤相，不委細取支節屈曲──如是爾時起鎖勝解。
若委細取支節屈曲，爾時發起骨鎖勝勝
。
又有二鎖：一、形骸鎖；二、支節鎖。
△形骸鎖者：謂從血鑊
脊骨乃至髑髏所住。
△支節鎖者：謂臂髆等骨連鎖及髀髆等骨連鎖。
此中形骸鎖，說名為「鎖」；若支節鎖，說名「骨鎖」。
復有二種取骨鎖相：一、取假名綵畫木石泥等所作骨鎖相；二、取真實骨鎖相。
△若思惟假名骨鎖相時，爾時唯名起「鎖勝解」，不名骨鎖。
△若思惟真實骨鎖相時，爾時名起「骨鎖勝解」。
又即此外造色色相，三種變壞：一、自然變壞；二、他所變壞；三、俱品變壞。
△始從青瘀乃至膨脹，是自然變壞。
△始從食噉乃至分散，是他所變壞。
△若骨、若鎖及以骨鎖，是俱品變壞。
若能如是如實了知外不淨相，是名「尋思外諸所有不淨自相」。
[6]《瑜伽師地論》卷98(大正30，862c4-7)：

復有苾芻於諸賢善三摩地相善取，思惟觀青瘀等乃至骨鎖以為邊際；由此所緣，次第生起勝三摩地，當知是名心增上三摩地。

（一四○）《中阿含＊》
〈大品〉《至邊經》
第二十四(第三念誦)

解經

[1]《法界聖凡水陸大齋法輪寶懺》卷2(X74，no.1499，p.958c16-18 // Z 2B:2，p.438b4-6 // R129，p.875b4-6)：「二十四、《至邊經》：謂欲盡苦，甘行乞食，而復不修沙門法行，如墨浣墨，如血除血，從冥入冥。」
[2]《佛光阿含藏‧中阿含(三)》，p.1201，n.4：「本經敘說欲盡苦邊而甘行乞食，然復不修沙門法行，則彼愚癡人失欲樂，復失沙門義，俱忘失二邊。」

※《小部‧如是語經》(It. 91. Jīvita ◎淨命自活)、唐‧玄奘譯《本事經》卷4(大正17，682a)，參閱《相應部》(S. 22. 80.Piṇḍolyam 乞食)、《雜阿含》卷2 (大正2，卷10，272經) 
。
一、序分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

二、正宗分
(一)佛明愚者發心出家而復不修沙門行，則俱失二邊
1、若正發心──為欲斷苦邊際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於生活中下極至邊，謂行乞食；
世間大諱，謂為禿頭手擎鉢行。彼族姓子為義故受
。所以者何？以厭患生老病死、愁慼啼哭、憂苦懊惱，或得此淳具足大苦陰邊。
汝等非如是心出家學道耶？ 」
時，諸比丘白曰：「如是。」

2、愚者雖正發心出家而不修沙門行，但增穢染
世尊復告諸比丘曰：「彼愚癡人以如是心出家學道，而行伺欲染著至重；濁纏心中，憎嫉、無信、懈
怠、失正念、無正定、惡慧，心狂，調
亂諸根，持戒極寬，不修沙門，不增廣行。

◎猶人以墨
浣墨＊所污，以血除血，以垢除垢，以濁除濁，以廁除廁，但增其穢，從冥入冥，從闇入闇。

我說彼(647b)愚癡人持沙門戒
亦復如是。謂彼人
伺欲染著至重；濁纏心中，憎嫉、無信、懈怠、失正念、無正定、惡慧，心狂，調＊亂諸根，持戒極寬，不修沙門，不增廣行。

◎猶無事處燒人殘木，彼火燼者，非無事所用，亦非村邑所用。

我說彼愚癡人持沙門戒＊亦復如是。謂彼人行伺欲染著至重；濁纏心中，憎嫉、無信、懈怠、失正念、無正定、惡慧，心狂，調＊亂諸根，持戒極寬，不修沙門，不增廣行。

(二)結頌

於是，世尊說此頌曰：「愚癡失欲樂，復失沙門義，俱忘失二邊；猶燒殘火燼
。猶如無事處，燒人殘火燼，無事、村不用；人著欲亦然，猶燒殘火燼，俱忘失二邊。」

三、流通分
佛說如是。

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至邊經》第二十四竟
 (四百二十二字)
。

漢譯經論對照
[1]《本事經》卷4(大正17，682a20-b20)：

吾從世尊聞如是語：

苾芻！當知：有二苦事最為難忍：一、剃鬚髮；二、常乞求。所以者何？世間怨嫌，興呪詛者，作是願言：願彼貧窮，剃除鬚髮，服故弊衣，手持瓦器，從家至家，行乞自活。諸有淨信善男子等受持此法而出家者，非為王‧賊‧債主怖畏之所逼切、非恐不活而捨居家；但為超度生老病死愁歎憂苦熱惱等法，但為滅除純大苦蘊──我諸弟子求如是事，正信出家；為利自他，受持此法。

或有如是而出家已，未經幾時，則便寬慢，放逸懈怠，下劣精進，亡失正念，無有正知，心亂不定，縱任諸根，多欲貪著，心懷瞋忿，愚鈍無知，耽染諸欲，虛妄思惟，毀諸禁戒──實非沙門，自稱沙門；實非梵行，自稱梵行，內朽順流；如穢蝸螺貝音狗行，覆藏己惡，詐現自善；或就種種惡不善法。

譬如有人從闇入闇，從坑墮坑，從怨至怨；我說如是癡出家人亦復如是。

又如有木，兩頭火燃，中塗糞穢，若在聚落及與空閑，皆無復用；我說如是癡出家人亦復如是──失在家法，復非沙門世出世間，皆無勝分。

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說頌曰：「出家而破戒，二俱無所成，謂失在家儀，及壞沙門法。寧吞熱鐵丸，洋銅而灌口，不受人信施而毀犯尸羅。諸毀犯尸羅，無悔無慚愧；多受人信施，定當生地獄。諸有智慧人，應堅持淨戒；勿受人信施，而毀犯尸羅。」

[2]《佛說略教誡經》卷1(大正17，744c5-745a7)：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與無量苾芻眾俱。

爾時佛告諸苾芻：「汝等當知：於我法中，有少欲知足活命之事。謂：我弟子剃髮，染衣，持鉢，巡家，乞食自濟，世間愚人之所輕慢。若有淨信善男子離俗出家，修行此事，不為王難所逼迫故、不為賊怖負債驚恐不存活故；但為發心於生老病死憂悲苦惱生厭離故，欲斷苦蘊，煩惱纏縛盡其邊際、求解脫故。汝等豈非為此事故而求出家？」

時諸苾芻白佛言：「世尊！如是，如是，為解脫故而求出家。」

「汝等苾芻！如有一類罪惡苾芻雖復出家，性多貪染，於五欲境深生戀著，或起瞋恚，生惡尋思，心恒放逸，不勤策勵，常多妄念，不習定門，攀緣諸境，樂下劣事，不希勝行，終無所獲。

此之惡人猶如何等？汝諸苾芻！聽說譬喻：如野田中，焚死屍木，兩頭俱燒，中間穢污。此木不堪聚落中人及野田人之所受用。

我今以此喻彼一類出家懈怠愚癡之人，棄捨俗間諸快樂事，沙門義利復不修習，恒生三種不善思惟──所謂：思惟五欲，思惟瞋害，思惟欺誑。此之三種不善思惟因何而起？當知皆以無明為因而得生起；身壞命終，墮三惡趣。是故汝等應勤修習，除斷無明。

我是大師，汝是弟子，於我教中要略之事，今為汝說，由大悲故、由哀愍故、為利益故、為勝樂故。

如我所說，汝等應修；若在山林蘭若樹下，或露地，汝可善思，不應放逸，勿於後時心生悔恨；如說修行，當得解脫。」

爾時世尊說是語已，諸苾芻眾歡喜奉行。

※從闇而入闇，從冥入冥
[1]◎《雜阿含.272經》卷10(大正2，71c14-72b11)：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眾中有少諍事，世尊責諸比丘故，晨朝著衣持鉢，入城乞食。食已出，攝舉衣鉢，洗足，入安陀林，坐一樹下，獨靜思惟，作是念：「眾中有少諍事，我責諸比丘。然彼眾中，多年少比丘，出家未久，不見大師，或起悔心，愁憂不樂。我已長夜於諸比丘生哀愍心，今當復還攝取彼眾，以哀愍故。」

時大梵王知佛心念，如力士屈伸臂頃，從梵天沒，住於佛前，而白佛言：「如是，世尊！如是，善逝！責諸比丘，以少諍事故。於彼眾中，多有年少比丘，出家未久，不見大師，或起悔心，愁憂不樂。世尊長夜哀愍攝受眾僧，善哉世尊！願今當還攝諸比丘！」

爾時，世尊心已垂愍梵天故，默然而許。

時大梵天知佛世尊默然已許，為佛作禮，右繞三匝，忽然不現。

爾時，世尊，大梵天王還去未久，即還祇樹給孤獨園。敷尼師檀，斂身正坐，表現微相，令諸比丘敢來奉見。時諸比丘來詣佛所，懷慚愧色，前禮佛足，卻坐一面。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出家之人，卑下活命，剃髮持鉢，家家乞食，如被禁咒。所以然者，為求勝義故，為度生老病死憂悲惱苦，究竟苦邊故。諸善男子！汝不為王、賊所使，非負債人，不為恐怖，不為失命而出家，正為解脫生老病死、憂悲惱苦，汝等不為此而出家耶？」

比丘白佛：「實爾，世尊！」

佛告比丘：「汝等比丘為如是勝義而出家，云何於中猶復有一愚癡凡夫而起貪欲，極生染著，瞋恚、兇暴，懈怠、下劣，失念、不定，諸根迷亂？

譬如士夫從闇而入闇，從冥入冥，從糞廁出復墮糞廁，以血洗血，捨離諸惡還復取惡。我說此譬，凡愚比丘亦復如是。

又復譬如焚尸火燼，捐棄塚間，不為樵伐之所採拾。我說此譬，愚癡凡夫比丘而起貪欲，極生染著，瞋恚、兇暴，懈怠、下劣，失念、不定，諸根散亂，亦復如是。

比丘！有三不善覺法，何等為三？貪覺，恚覺，害覺，此三覺由想而起。

云何想？想有無量種種，貪想、恚想、害想，諸不善覺從此而生。

比丘！貪想、恚想、害想，貪覺、恚覺、害覺，及無量種種不善，云何究竟滅盡？於四念處繫心，住無相三昧，修習、多修習，惡不善法從是而滅，無餘永盡。正以此法，善男子、善女人信樂出家，修習無相三昧；修習、多修習已，住甘露門，乃至究竟甘露、涅槃。

我不說此甘露涅槃，依三見者。

何等為三？有一種見，如是如是說：命則是身。

復有如是見：命異身異。

又作是說：色是我，無二無異，長存不變。

多聞聖弟子作是思惟：『世間頗有一法可取而無罪過者？』思惟已，都不見一法可取而無罪過者。『我若取色，即有罪過；若取受、想、行、識，則有罪過。』作是知已，於諸世間則無所取，無所取者自覺涅槃：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佛說此經已，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瑜伽師地論》卷86(大正30，783c29-785a21)：

復次，大師於諸聲聞略有五種師所作事：

一者、正折伏；

二者、正攝受；

三者、正訶責；

四者、正說雜染；

五者、正說清淨。

復次，由二因緣，於諸諍事違越聲聞，覆相記別彼所諍事：

一、擾亂增廣故；

二、與律相應故。

復次，由七因緣，大師驅擯諸聲聞眾：

一者、見一切種皆行邪行故；

二者、見彼多分故；

三者、由彼眾首上座、阿遮利耶、鄔波拕耶方便故；

四者、不堪共住故；

五者、被驅擯故；

六者、避現前過故；

七者、令不生起未來過故。

復次，由十因緣，如來入於聚落乞食：

一者、當顯杜多功德故。

二者、為欲引彼一分令入乞食故。

三者、為欲以同事行攝彼一分故。

四者、為與未來眾生作大照明故，乃至令彼暫起觸證故。

五者、為欲引彼麁弊勝解諸外道故。

六者、為彼承聲起謗，故現妙色寂靜威儀，令其驚歎，心生歸向故。

七者、為彼處中眾生，以其少功而樹多福故。

八者、為令壞信、放逸，深生恥愧，雖用小功而獲大福故；如為放逸者，懈怠者亦然。

九者、為彼盲、聾、癲狂、心亂眾生，種種災害，皆令靜息故。

十者、為令無量無邊廣大威德──天、龍、藥叉，健達縛、阿素洛、揭路荼、緊捺洛、牟呼洛伽等，隨從如來至所入家，深生羨仰，勤加賓衛，不為惱害故。

復次，由八因緣，如來入於寂靜天住：

一者、為引樂雜住者，令入遠離故。

二者、為欲以同事行，攝遠離者故。

三者、自受現法樂住故。

四者、為與大族諸天示同集會故。

五者、為以佛眼觀察十方世界，現大神化，隨其所應，作饒益事故。

六者、為令諸聲聞眾，於見如來深生渴仰故。

七者、為顯諸大聲聞，於所略說善能悟入故。

八者、勸捨樂著戲論制作言詞故。

復次，由五種相，大師攝受諸聲聞眾：

一、以法故；

二、以財故；

三、與依止故；

四、初攝受故；

五、擯攝受故。

復次，由七因緣，釋、梵天等往如來所：

一、為供養如來故；

二、為聽聞正法故；

三、為決所生疑故；

四、為順他而為翼從故；

五、為愍他欲為饒益故；

六、由愛重如來聖教故；

七、知如來起世俗心，欲令赴會故。

復次，由五種相，當知一切初新者性：

一、由晚出家故；

二、由幼出家故；

三、由少出家故；

四、由勞策出家故；

五、由受具出家故。

復次，由三種相，生起惡作：

一、違越所學增上故；

二、誓受法律增上故；

三、棄捨居家增上故。

復次，如來將欲為諸聲聞宣說正法，現四種相：

一者、從極下坐安詳而起，昇極高座，儼然而坐；

二者、安住隨順說法威儀；

三者，發謦欬音，示將說法；

四者、面目顧視，如龍象王。

復次，犯戒聲聞，當於三處安住慚羞往大師所：

一者、深知己犯，為增上處；

二者、師事失儀，為增上處；

三者、由事乖則，當以方便，謂順威儀往大師所，為增上處。

復次，由三種相，應正呵責犯戒聲聞：

一曰、汝期鄙劣活命；

二曰、汝意樂不清淨；

三曰、汝以活命意樂行非法行。

復次，於善說法毘奈耶中，略由六相，當知遍攝一切邪行：

一者、現行過失故；

二者、意樂過失故；

三者、加行過失故；

四者、智慧過失故；

五者、尋思過失故；

六者、依止過失故。

現行過失者，謂由貪纏故染，瞋纏故憎，既懷猛利貪、瞋等故，遂無羞恥；無羞恥故，住惡不捨。

意樂過失者，謂於染者邊，此貪意樂最為下劣。如是於憎者邊，此瞋意樂最為下劣。

加行過失者，謂或有不發精進，或有精進慢緩。

智慧過失者，謂或於聞、思所成慧中，忘失正念，多住愚癡；於修所成，心不寂定。

尋思過失者，謂於隨順居家所有惡不善覺，多分尋思，於正法律其心錯亂。

依止過失者，謂彼依止於其往昔不修集因；由不修集因故，成就自性微褊小信，成就自性修住小戒，成就自性住守小念，成就自性俱生小慧。

復次，由四種相，能令彼人雖入聖教而行邪行：

一、由微劣不淨意樂故；

二、由伺求聖教瑕隙，為正法賊故；

三、由專為飲食、衣服活命因緣故；

四、由佈畏王、賊、債主所加迫切故。

若行如是諸邪行者，便於二事有所稽留：

一者、失壞在家自義稽留；二者、失壞出家自義稽留。

復次，如是邪行，有二因緣：謂於三事不正尋思，及彼前行諸不正想。

其三事者，如前應知。

於彼發起諸不正想，隨取相好，自斯已後，於其隨法，多隨尋思，多隨伺察。

復次，為斷如是邪行因緣，當知亦有二種對治：

一者、為斷不正尋思，以無顛倒、數數二行，於諸念住善住其心；

二者、為斷諸不正想，修習無相心三摩地。

此修對治，要由於彼修對治中猛利樂欲，方得成辦，非彼樂欲不猛利者。

此猛利欲，由二緣生，謂此對治有大果故，不共一切諸外道故。

有大果者，謂修習時便能剋證無相心定，及住二界妙甘露門，所謂斷界及無欲界，若有餘依及無餘依。安住此者，近二涅槃，未於今時一切皆得。

言不共者，謂無相定唯內法有，諸外道無。何以故？由彼外道，若有所得即便增益，不如量觀；若無所得，即妄分別。由我見故愚於諸行，或唯於身，或唯無色，或總於二生我執著。以執我故，謂我當無，使於涅槃心不欣樂，尚未能入，況乎安住，唯增驚怖，其心退還。住內法者，與彼相違。於般涅槃心無退轉，了唯苦滅，見唯靜德。若諸有學，唯祈內滅，非為生道，更從他求教授教誡。若諸無學，唯欣內滅，終不更求盡諸煩惱；唯有先因所生諸行，任運歸滅而般涅槃。

[2]《雜阿含.1146經》卷42(大正2，304b27-305b5)：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波斯匿王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云何世尊！為婆羅門死還生自姓婆羅門家，剎利、鞞舍、首陀羅家耶？」

佛言：「大王！何得如是？大王！當知有四種人。何等為四？有一種人從冥入冥；有一種人從冥入明；有一種人從明入冥；有一種人從明入明。

大王！云何為一種人從冥入冥？謂有人生卑姓家──若生旃陀羅家，魚獵家，竹作家，車師家，及餘種種下賤工巧業家；貧窮短命，形體憔悴，而復修行卑賤之業，亦復為人下賤作使，是名為冥。處斯冥中，復行身惡行，行口惡行，行意惡行，以是因緣，身壞命終當生惡趣，墮泥梨中。猶如有人從闇入闇，從廁入廁，以血洗血，捨惡受惡；從冥入冥者，亦復如是。是故名為從冥入冥。

云何名為從冥入明？謂有世人生卑姓家，乃至為人作諸鄙業，是名為冥。然其彼人，於此冥中，行身善行，行口善行，行意善行，以是因緣，身壞命終生於善趣，受天化生。譬如有人，登床，跨馬，從馬昇象；從冥入明，亦復如是。是名有人從冥入明。

云何有人從明入冥？謂有世人生富樂家──若剎利大姓，婆羅門大姓家，長者大姓家，及餘種種富樂家生；多諸錢財，奴婢、客使，廣集知識，受身端正，聰明黠慧，是名為明。於此明中，行身惡行，行口惡行，行意惡行，以是因緣，身壞命終生於惡趣，墮泥梨中。譬如有人，從高樓下乘於大象，下象乘馬，下馬乘輿，下輿坐床，下床墮地，從地落坑；從明入冥者，亦復如是。

云何有人從明入明？謂有世人生富樂家，乃至形相端嚴，是名為明。於此明中，行身善行，行口善行，行意善行，以是因緣，身壞命終生於善趣，受天化生。譬如有人，從樓觀至樓觀，如是乃至從床至床；從明入明者，亦復如是。是名有人從明入明」。

爾時，世尊復說偈言：「貧窮困苦者，不信增瞋恨，慳貪、惡邪想，癡惑不恭敬，見沙門、道士，持戒多聞者，毀呰而不譽，障他施及受。如斯等士夫，從此至他世，當墮泥梨中，從冥入於冥。若有貧窮人，信心少瞋恨，常生慚愧心，惠施離慳垢，見沙門、梵志，持戒多聞者，謙虛而問訊，隨宜善供給，勸人令施與，歎施及受者。如是修善人，從此至他世；善趣上生天，從冥而入明。有富樂士夫，不信、多瞋恨，慳貪、嫉惡想，邪惑不恭敬，見沙門、梵志，毀呰而不譽，障他人施惠，亦斷受施者。如是惡士夫，從此至他世，當生苦地獄，從明入冥中。若有富士夫，信心、不瞋恨，常起慚愧心，惠施離瞋、姤，見沙門、梵志，持戒、多聞者，先奉迎問訊，隨宜給所須，勸人令供養，歎施及受者。如是等士夫，從此至他世，生三十三天，從明而入明」。

佛說此經已，波斯匿王聞佛所說，歡喜隨喜，作禮而去。

[3]《別譯雜阿含.69經》卷4(大正2，398a1-c8)：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波斯匿王往詣佛所，頂禮佛足，在一面坐，白佛言：「世尊！婆羅門種常生婆羅門家、剎利種常生剎利家不？」

佛告王曰：「汝今不應作如是語。何以故？有四種人：一者、從明入明；二者、從明入冥；三者、從冥入明；四者、從冥入冥。

何謂從冥入冥？

若有眾生生於下賤貧窮之者，或生魁膾技巧之家；或身羸瘦，其形極黑；聾、盲、瘖瘂，諸根不具；為他作使，不得自在。

如此之人，或身行惡業、或口作惡業、或心念不善；身壞命終，墮於地獄。

是名從冥入冥。如從廁出復入一廁

→我說此人從冥入冥。

若如此人，生於下賤及魁膾技巧；或身羸瘦，其形極黑；聾、盲、瘖瘂，諸根不具；為他走使，不得自在──是名為冥。

若如此人，能身行善、能口行善、能意行善；身壞命終，得生天上。如此人，從地而起，得昇於床；從床而起，得乘於車；從車而起，得乘於馬；從馬而起，得乘於象；從象而起，得昇宮殿。

→以是緣故，我說從冥入明。

何謂從明入冥？若有人生於剎利家，或復生於婆羅門家，或生大長者家；多饒財寶，巨富無量，庫藏盈溢；多諸僕從，輔相、大臣、親友、眷屬，亦甚眾多；身形端正，有大威力──如是之人，是名為明。

若此之人，身行惡業、口行惡業、意行惡業；身壞命終，墮於地獄。

如人從宮殿下墮於象上，從象上下而乘於馬，從馬上下而乘於車，從車上下而坐於床，從床而下墮落於地，從地而墮墜於糞坑。

→我說此人從明入冥。

何謂從明入明？

若有人生於剎利、大婆羅門家，或生長者；多饒財寶，巨富無量，庫藏盈溢；多諸僕從，輔相、大臣、親友、眷屬亦甚眾多；身形端正，有大威力──此名為明。

如此之人，身行善業、口行善業、意行善業；身壞命終，得生天上。

如似從一宮殿至於宮殿，從象至象，從馬至馬，從車至車，從床至床。

→如此之人，我說從明入明。」

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大王！汝當知：貧窮不信者，瞋恚、懷嫉妬、恒起惡覺觀、邪見，無恭敬沙門、婆羅門；持戒及多聞，見則加罵辱。設有少財物，無有奉施心；毀罵施與者。如此之業緣，必墮於地獄；是業墮地獄，名從闇入闇。

大王！今當知：貧窮好施者，有信、無瞋恚、慚、愧而好施沙門、婆羅門；持戒及多聞，起敬禮問訊；常行正善行；自施，讚施者，受者亦讚嘆。如是至後世，生三十三天。此名從此闇將入於明處。

大王！又當知：大富而不信，心常懷瞋恚，常起貪、嫉妬、邪見，不恭敬沙門、婆羅門　　；持戒及多聞，見則加罵辱；無有奉施心。從此而命終，墮於惡地獄。名從明入闇。

大王！又當知：大富、信、無瞋、慚、愧得具足，能捨大慳心，沙門、婆羅門，持戒及多聞，起敬而問訊；常行於正善；自施，讚施者，受者所歎譽。捨此身命已，以是果報故，生三十三天。此名從於明而入於明處。」

佛說是已。

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沙門義」
◎《雜阿含.794經》卷28(大正2，205b3-8)：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沙門及沙門法。諦聽，善思，當為汝說。

何等為沙門法？謂：八聖道──正見乃至正定。

何等為沙門？若成就此法者，是名沙門。」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雜阿含.795經》卷28(大正2，205b9-14)：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沙門法，沙門義。

何等為沙門法？謂：八聖道──正見乃至正定。

何等為沙門義？謂：貪欲永盡，瞋恚、愚癡永盡，一切煩惱永盡，是名沙門義。」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雜阿含.796經》卷28(大正2，205b15-21)：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沙門法及沙門果。諦聽，善思，當為汝說。

何等為沙門法？謂：八聖道──正見乃至正定。

何等為沙門果？謂：須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羅漢果。」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雜阿含.797經》卷29(大正2，205b27-c7)：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沙門法及沙門果。諦聽，善思，當為汝說。

何等為沙門法？謂：八聖道──正見乃至正定。

何等為沙門果？謂：須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羅漢果。

何等為須陀洹果？謂：三結斷。

何等為斯陀含果？謂：三結斷，貪、恚、癡薄。

何等為阿那含果？謂：五下分結盡。

何等為阿羅漢果？謂：貪、恚、癡永盡，一切煩惱永盡。」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雜阿含.798經》卷29(大正2，205c8-14)：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沙門法，沙門，沙門義。諦聽，善思，當為汝說。

何等為沙門法？謂：八聖道──正見乃至正定。

何等為沙門？謂：成就此法者。

何等為沙門義？謂：貪欲永斷，瞋恚、癡永斷，一切煩惱永斷。」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雜阿含.799經》卷29(大正2，205c15-19)：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如上說；差別者：「有沙門果，何等為沙門果？謂：須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羅漢果。」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雜阿含.800經》卷29(大正2，205c20-22)：
 

（如沙門法、沙門、沙門義、沙門果），如是婆羅門法、婆羅門、婆羅門義、婆羅門果，梵行法、梵行者、梵行義、梵行果，
亦如上說。

⊙《瑜伽師地論》卷98(大正30，865c23-866a4)：

復次，依第一義所有沙門，安立如是八支聖道為沙門義。

為此義故，於善說法毘奈耶中，假名出家，受沙門性。

又此畢竟無失壞故，名第一義；其假名者，即不如是。

諸有成就此第一義沙門性者，當知亦名勝義沙門。

又彼追求此沙門果，貪、瞋、癡等畢竟斷義，是故說彼名沙門義。

此沙門義，復有二種：一、無差別，總相建立；

二、若有所作，若無所作，行向、住果差別建立。

如是一切，總有四種：一、沙門性，二、是沙門，三、沙門義，四、沙門果。

有婆羅門差別道理，當知亦爾。

（一四一）
《中阿含＊》
〈大品〉《喻經》
第二十五(第三念誦)

解經
[1]《法界聖凡水陸大齋法輪寶懺》卷2(X74，no.1499，p.958c18-20 // Z 2B:2，p.438b6-8 // R129，p.875b6-8)：「二十五、《喻經》：謂無量善法，以不放逸為本，如地，如波水、栴檀、青蓮、須摩、象迹、師王，乃至如如來等。」

[2]《佛光阿含藏‧中阿含(三)》，p.1203，n.7：「本經敘說無量善法以不放逸為根本，又說諸善法中，不放逸最為第一，如沈香、如須彌山王、如轉輪王……乃至如如來。行者若能雄猛觀諸不放逸法，慧者必能得解脫。」

※《相應部》(S. 3.2(7-8)Appamāda 不放逸)、(S. 45. 140-148. Padam etc. 足跡等)、《雜阿含》(大正2，46卷，1239經) 
、《別譯雜阿含》卷4第66經(大正2，396b)、唐‧玄奘譯《本事經》卷1(大正17，664c)，參閱《小部‧如是語經》(It. 23. ubho atthā 二利)。
一、序分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

二、正宗分

(一)佛示不放逸於諸善法為最第一

1、正明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有無量善法可得，彼一切以不放逸為本，不放逸為習，因不放逸生，不放逸為首。不放逸者，於諸善法為最第一。

2、舉喻合法

(1)猶作田業，彼一切因地、依地、立地，得作田業。如是若有無量善法可得，彼一切以不放逸為本，不放逸為習，因不放逸生，不放逸為首。不放逸者，於諸善法為最第一。

(2)猶種子村及與鬼村
，百穀、藥木得生長養，彼一切因地、依地、(647c)立地，得生長養。如是，若有無量善法可得，彼一切以不放逸為本，不放逸為習，因不放逸生，不放逸為首。不放逸者，於諸善法為最第一。

(3)猶諸根香，沈香
為第一；(4)猶諸樹香，赤栴檀
為第一；(5)猶諸水華，青蓮華為第一；(6)猶諸陸華，須摩那
華為第一；(7)猶諸獸
跡，彼一切悉入象跡中，象跡盡攝，彼象跡者為最第一，謂廣人
故。

如是，若有無量善法可得，彼一切以不放逸為本，不放逸為習，因不放逸生，不放逸為首。不放逸者，於諸善法為最第一。

(8)猶諸獸
中，彼師子王為最第一；(9)猶如列陣共鬪戰時，唯要誓為第一；(10)猶樓觀椽，彼一切皆依承
椽梁
立，承椽梁、承椽梁皆攝持之，承椽梁者為最第一，謂盡攝故。

如是，若有無量善法可得，彼一切以不放逸為本，不放逸為習，因不放逸生，不放逸為首。不放逸者，於諸善法為最第一。

(11)猶如諸山，須彌山王為第一；(12)猶如諸泉，大泉
攝水，大海為第一；(13)猶諸大身，阿須羅王為第一；
(14)猶諸瞻侍
，魔王為第一；(15)猶諸行欲，頂生王為第一；(16)猶如諸小王，轉輪王為第一；(17)猶如虛空諸星，宿月殿為第一；(18)猶諸綵
衣，白練為第一；(19)猶諸光明，慧光明為第一；(1)猶如諸眾
，如來弟子眾第
一；(20)猶如諸法──有為及無為，愛盡、無欲、滅盡、涅槃為第一。

(21)猶諸眾生──無足、二足、四足、多足，色、無色，有想、無想、乃至非有想非無想，如來於彼為極第一、為大、為上、為最、為勝、為尊、為妙；猶如因牛有乳，因乳有酪、因酪有生酥
、因生酥＊(648a)有熟酥＊、因熟酥＊有酥＊精，酥＊精為第一，為大、為上、為最、為勝、為尊、為妙；如是若有諸眾生──無足、二足、四足、多足，色、無色，有想、無想、乃至非有想非無想，如來於彼為極第一、為大、為上、為最、為勝、為尊、為妙。

(二)結頌
於是，世尊說此頌曰：「若有求財物，極好轉增多；稱譽不放逸，事、無事慧說。

　                   有不放逸者，必取二俱義；即此世能獲，後世亦復得。

　                   雄猛觀諸義，慧者必解脫。」

三、流通分
佛說如是。

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喻經》第二十五竟
(七百七十一字)
。

《中阿含
經》卷第三十四
(七千三百八十八字)

《中阿含經》〈大品〉第一竟
(五萬三百六十九字)
。

漢譯經論對照

※不放逸的特勝
[1]《雜阿含.880經》卷31(大正2，221c9-15)：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衙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譬如有人作世間建立，彼一切皆依於地。如是比丘修習禪法，一切皆依不放逸為根本，不放逸集，不放逸生，不放逸轉。比丘不放逸者，能修四禪。」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2]《雜阿含.881經》卷31(大正2，221c16-22)：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如上說，差別者：「如是比丘能斷貪欲，瞋恚，愚癡。」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斷貪欲、瞋恚、愚癡，如是調伏貪欲、瞋恚、愚癡，貪欲究竟，瞋恚、愚癡究竟、出要，遠離，涅槃，亦如是說。

[3]《雜阿含.882經》卷31 (大正2，221c23-222c12)：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

譬如百草、藥木，皆依於地而得生長；如是種種善法，皆依不放逸為本；如上說，乃至涅槃。

譬如黑沉水香，是眾香之上；如是種種善法，不放逸最為其上。

譬如堅固之香，赤栴檀為第一；如是一切善法，一切皆不放逸為根本；如是乃至涅槃。

譬如水陸諸華，優缽羅華為第一；如是一切善法，皆不放逸為根本；乃至涅槃。

譬如陸地生華，摩利沙華為第一；如是一切善法，不放逸為其根本；乃至涅槃。

譬如比丘！一切畜生跡中，象跡為上；如是一切諸善法，不放逸最為根本；如上說，乃至涅槃。

譬如一切畜生，獅子為第一，所謂畜生主；如是一切善法，不放逸為其根本；如上說，乃至涅槃。

譬如一切屋舍、堂閣，以棟為第一；如是一切善法，不放逸為其根本。

譬如一切閻浮果，唯得閻浮名者，果最為第一；如是一切善法，不放逸為其根本。

譬如一切俱毘陀羅樹，薩婆耶旨羅俱毘陀羅樹為第一；如是一切善法，不放逸為根本。如上說，乃至涅槃。

譬如諸山，以須彌山王為第一；如是一切善法，不放逸為其根本；如上說，乃至涅槃。

譬如一切金，以閻浮提金為第一，如是一切善法，不放逸為其根本；如上說，乃至涅槃。

譬如一切衣中，伽尸細氈為第一；如是一切善法，不放逸為其根本；如上說，乃至涅槃。

譬如一切色中，以白色為第一；如是一切善法，不放逸為其根本；如上說，乃至涅槃。

譬如眾鳥，以金翅鳥為第一；如是一切善法，不放逸為其根本；如上說，乃至涅槃。

譬如諸王，轉輪聖王為第一；如是一切善法，不放逸為其根本；如上說，乃至涅槃。

譬如一切天王，四大天王為第一；如是一切善法，不放逸為其根本；如上說，乃至涅槃。

譬如一切三十三天，以帝釋為第一；如是一切善法，不放逸為其根本；如上說，乃至涅槃。

譬如焰摩天中，以宿焰摩天王為第一；如是一切善法，不放逸為其根本；如上說，乃至涅槃。

譬如兜率陀天，以兜率陀天王為第一；如是一切善法，不放逸為其根本；如上說，乃至涅槃。

譬如化樂天，以善化樂天王為第一；如是一切善法，不放逸為其根本；如上說，乃至涅槃。

譬如他化自在天，以善他化自在天子為第一；如是一切善法，不放逸為其根本；如上說，乃至涅槃。

譬如梵天，大梵王為第一；如是一切善法，不放逸為其根本；如上說，乃至涅槃。

譬如閻浮提一切眾流，皆順趣大海，其大海者最為第一，以容受故；如是一切善法，皆順不放逸；如上說，乃至涅槃。

譬如一切雨渧皆歸大海；如是一切善法，皆順趣不放逸海；如上說，乃至涅槃。

譬如一切薩羅，阿耨大薩羅為第一；如是一切善法，不放逸為第一；如上說，乃至涅槃。

譬如閻浮提一切河，四大河為第一，謂恆河、新頭、博叉、司陀，如是一切善法，不放逸為第一；如上說，乃至涅槃。

譬如眾星光明，月為第一；如是一切善法，不放逸為第一；如上說，乃至涅槃。

譬如諸大身眾生，羅睺羅阿修羅最為第一；如是一切善法，不放逸為其根本；如上說，乃至涅槃。

譬如諸受五欲者，頂生王為第一；如是一切善法，不放逸為其根本；如上說，乃至涅槃。

譬如欲界諸神力，天魔波旬為第一；如是一切善法，不放逸為其根本；如上說，乃至涅槃。

譬如一切眾生──無足、兩足、四足、多足、色、無色、想、無想、非想非無想，如來為第一；如是一切善法，不放逸為其根本；如上說，乃至涅槃。

譬如所有諸法──有為、無為，離貪欲為第一；如是一切善法，不放逸為其根本；如上說，乃至涅槃。

譬如一切諸法眾，如來眾為第一；如是一切善法，不放逸為其根本；如上說，乃至涅槃。

譬如一切所有諸界苦行、梵行，聖界為第一；如是一切善法，不放逸為其根本；如上說，乃至涅槃」。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4]《增壹阿含經》卷18〈四意斷品〉(第一經) (大正2，635b11-23)：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猶如山、河、石壁、百草、五穀，皆依於地而得長大，然復此地最尊、最上；此亦如是，諸善道品
之法，住不放逸之地，使諸善法而得長大。

無
放逸比丘修四意斷
、多修四意斷。云何為四？於是，比丘！未生弊惡法，求方便令不生，心不遠離，恒欲令滅；已生弊惡法，求方便令不生，心不遠離，恒欲令滅；未生善法，求方便令生；已生善法，求方便令增多，不
忘
失，具足修行，心意不忘＊。如是，比丘！修四意斷。是故，諸比丘！當求方便，修四意斷。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5]《增壹阿含經》卷18〈四意斷品〉(第二經) (大正2，635b24-c6)：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比丘！當知：諸有粟散國王及諸大王皆來附近於轉輪王
，轉輪王＊於彼最尊、最上；此亦如是，諸善三十七道品之法，無放逸之法最為第一。

無＊放逸比丘修四意斷。於是
，比丘！未生弊惡法，求方便令不生，心不遠離，恒欲令滅；已生弊惡法，求方便令不生，心不遠離，恒欲令滅；未生善法，求方便令生；已生善法，重令增多，終不忘＊失，具足修行，心意不忘。如是，諸
比丘！修四意斷。如是
。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6]《增壹阿含經》卷18〈四意斷品〉(第三經) (大正2，635c7-17)：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諸有星宿之光，月光最為第一；此亦如是，諸善功德三十七品
之法，無放逸行最為第一、最尊、最貴。

無＊放逸比丘修四意斷。云何為四？於是，比丘！若未生弊惡法，求方便令不生；若已生弊惡法，求方便令滅；若未生善法，求方便令生；若已生善法，求方便重令增多，終不忘＊失，具足修行，心意不忘。如是，比丘！修四意斷。

是故，諸比丘！當求方便，修四意斷。

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7]《增壹阿含經》卷18〈四意斷品〉(第四經)(大正2，635c18-636a6)：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諸有華之屬──瞻
蔔之華、須摩那華，天上人中，婆師華最為第一。此亦如是，諸善功德三十七道品之法，無放逸行為
第一。

若無放逸比丘修四意斷。云何為四？於是，比丘！若未生弊惡法，求方便令不生；已生弊惡法，求方便令滅；若未生善法，求方便令生；已生善法，求方便令增多，終不忘＊失，具足修行，心意不忘＊。如是，比丘！修四意斷。

是故，諸比丘！當求方便，修四意斷。

是故
，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8]《本事經》卷1(大正17，664c11-27)：

吾從世尊聞如是語：

「苾芻！當知：世有一法。若善修習、善多修習，攝持二利，令至圓滿──謂：現法利，令至圓滿；及後法利，令至圓滿。能成現法利益安樂；能成後法利益安樂；能成現後利益安樂。

云何一法？謂：於所修諸善法中，修不放逸。所以者何？若於所修諸善法中，於不放逸能善修習、善多修習，便能攝持二種義利，令至圓滿，廣說乃至能成現後利益安樂。是名一法若善修習、善多修習，攝持二利，廣說乃至能成現後利益安樂。」

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說頌曰：「諸有多聞人，能捨貪財位，勤修不放逸，證常樂涅槃。　智人無放逸，能攝持二利，謂現法、當來，俱令至圓滿。諸有善能成，現、後俱利樂；前後眾賢聖，皆稱為智人。」

[9]《雜阿含.1239經》卷46(大正2，339b13-c18)：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波斯匿王獨靜思惟，作是念：頗有一法修習、多修習，得現法願滿足，後世願滿足，現法、後世願滿足不？作是念已，往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獨靜思惟、作是念：『頗有一法修習、多修習，得現法願滿足，得後世願滿足，現法、後世願滿足不？』」

佛告波斯匿王：「如是，大王！如是，大王！有一法，修習、多修習，得現法願滿足，得後世願滿足，得現法後世願滿足，謂不放逸善法。不放逸善法，修習、多修習，得現法願滿足，得後世願滿足，得現法後世願滿足。

大王！譬如世間所作麤業，彼一切皆依於地而得建立；不放逸善法亦復如是，修習、多修習，得現法願滿足，得後世願滿足，得現法後法願滿足。

如力，如是種子，根，堅，陸，水，足行，師子，舍宅，亦如是說。

是故，大王！當住不放逸，當依不放逸！住不放逸、依不放逸已，夫人當作是念：『大王住不放逸，依不放逸，我今亦當如是住不放逸，依不放逸。』

如是夫人，如是大臣，太子，猛將，亦如是；國土人民應當念：『大王住不放逸，依不放逸，夫人、太子、大臣、猛將住不放逸，依不放逸，我等亦應如是住不放逸，依不放逸。』

大王！若住不放逸、依不放逸者，則能自護夫人、婇女，亦能自保倉藏財寶，增長豐實。」

爾時，世尊即說偈言：「稱譽不放逸，毀呰放逸者；帝釋不放逸，能主忉利天。

稱譽不放逸，毀呰放逸者。

不放逸具足，攝持於二義：一者、現法利，二、後世亦然。

是名無間等，甚深智慧者。」

佛說此經已，波斯匿王聞佛所說，歡喜隨喜，作禮而去。

[10]《別譯雜阿含.66經》卷4(大正2，397a3-8)：

…爾時，世尊即說偈言：不放逸最勝，放逸多譏嫌。

　今世不放逸，後世得大利；現利、他世利。解知二俱利，是名為健夫，明哲之所行。

佛說是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11]《雜阿含.571經》卷21(大正2，151b12-c28)：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菴羅聚落菴羅林中，與眾多上座比丘俱。

……時質多羅長者作是念：「最下座比丘，而能有此大神通力，況復中座及與上座！」即禮諸上座比丘足，隨摩訶迦比丘，至所住房，禮尊者摩訶迦足，退坐一面，白言：「尊者！我欲得見尊者過人法，神足現化！」…

時尊者摩訶迦即入火光三昧，於戶鉤孔中出火焰光，燒其啜薪都盡，唯白氈不然，語長者言：「汝今見不？」

答言：「已見，尊者！實為奇特！」

尊者摩訶迦語長者言：「當知此者，皆以不放逸為本，不放逸集，不放逸生，不放逸轉。不放逸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長者！此及餘功德，一切皆以不放逸為本，不放逸集，不放逸生，不放逸轉；不放逸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及餘道品法。」

質多羅長者白尊者摩訶迦：「願常住此林中，我當盡壽供養──衣被，飲食，隨病湯藥。」

尊者摩訶迦有行因緣故，不受其請。…尊者摩訶迦不欲令供養利障罪故，即從座起去，遂不復還。

[11]《十住毘婆沙論》卷13(大正26，92a25-b5)：

◎有一法攝佛道，菩薩應行。云何為一？所謂：於善法中一心不放逸。

如佛告阿難：「我不放逸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如說：「不放逸成佛，世間無與等；若能不放逸，何事而不成？」

◎復有二法能攝佛道：一、不放逸；二、智慧。

如說：「不放逸、智慧，佛說是利門；不見不放逸而事不成者。」

※如來乃諸眾生中第一
《雜阿含.902經》卷31(大正2，225c21-24)：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有眾生，無足、二足、四足、多足，色、無色，想、無想、非想非非想，於一切如來最第一」，乃至聖戒亦如是說。

※離貪欲法乃諸法中第一
《雜阿含.903經》卷31(大正2，225c25-226a1)：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諸世間眾生所作，彼一切皆依於地而得建立，如是一切法──有為、無為，離貪欲法最為第一」，如是廣說，乃至聖戒亦如是說。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來聲聞眾乃諸法眾中第一
《雜阿含.904經》卷31(大正2，226a2-6)：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諸世間眾生，彼一切皆依於地而得建立，如是一切諸眾，如來聲聞眾最為第一」，如是廣說，乃至聖戒。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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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阿含經》卷34(大正1，642a25-645b8)。


� ～Jā. 196. Valāhassa.，[No. 25(45.1)]。(大正1，642d，n.9)


� 〔第三念誦〕－【明】。(大正1，642d，n.10)


� 按：本講義凡註明《佛光阿含藏‧中阿含經(三)》，皆引自《佛光大藏經‧阿含藏‧中阿含經(三)》，高雄，佛光出版社，1984年11月初版，1993年5月初版二刷。


� 按：查《佛本行集經》卷50(大正3，883b)前後內容，並無與此經相關者。


� 《漢語大字典‧1》：「乃」：p.31b：[5]以往。《廣雅‧釋詁一》：「乃，往也」。


p.32a：[9]助詞。《說文‧乃部》：「乃，曳詞之難也，象氣之出難。」徐灝注箋：「古或用為轉語，或用為發語。」


� 《漢語大詞典‧9》，p.165a：「羖」[ㄍㄨˇ]：黑色的公羊。亦泛指公羊。


� 宋‧希麟集《續一切經音義》卷4(大正54，950b12)：「羖羊(上，公戶反。《爾雅》曰：夏羊牡羭〔牡羭〕－【甲】牝羖。《郭注》云：黑羖[羊*歷]也。今人云牂羖也。羭[ㄩˊ]，音羊朱反。牂[ㄗㄤ]，音子桑反。羖，或作羖，同)。」


� 《佛光阿含藏‧中阿含(三)》，p.1173，n.4：「羖羊皮囊」：以黑色牝羊皮做成之囊袋。


� 押＝簿【宋】＊【元】＊【明】＊，＝[椑-(白-日)]【聖】＊。(大正1，642d，n.11)


� 《佛光阿含藏‧中阿含(三)》，p.117，n.：「押栰」：指木筏。


� 《佛光阿含藏‧中阿含(三)》，p.1175，n.1：摩竭魚(makara)(巴)，又作摩伽羅，系能吞舟之大魚。


� 正＝政【聖】＊。(大正1，642d，n.12)


� 琉璃＝流離【聖】＊。(大正1，642d，n.13)


� 唐‧慧琳撰《一切經音義》卷52(大正54，651b2)：「碧玉(《廣雅》：碧玉，青玉。《說文》：石之美者也。今越[雀/禸]東山出碧玉也)。」


� [1]車磲＝硨磲【元】【明】＊。(大正1，642d，n.14)


[2]《佛光阿含藏‧中阿含(三)》，p.1175，n.4：「硨磲」，本作車渠，為海中大貝，背上壟文如車輪之渠，故名。


� 虎＝琥【宋】＊【元】＊【明】＊。(大正1，642d，n.15)


� 馬＝瑪【宋】【元】，＝碼【明】。(大正1，642d，n.16)


� 瑙＝碯【明】＊。(大正1，642d，n.17)


� 唐‧慧琳撰《一切經音義》：


卷52(大正54，651b3-4)：「瑇瑁(今作蝳蜎二形，古文作[甲*毒][甲*冒]二形，同音代妹。《異物志》云：如龜，生南海中；大者，如穗蒢，背上有鱗；將欲煑之，其皮則柔，隨意所作也)。」


卷31(大正54，515c5-6)：「瑇[瑁-目+月](上，臺戴反；下，枚佩反。《考聲》云：玳[瑁-目+月]，龜類也。《周書》云：正南以珠璣玳[瑁-目+月]為獻也。《異物志》：如龜，生南海中；大者，籧篨[ㄑㄩˊ


ㄔㄨˊ] ，背上有鱗，將作器則煑其鱗，如柔皮，任意所作也。一名突牟。古今正字，二字並從玉毒肙亦聲，古文作[甲*毒]，或作玳)。」


卷100(大正54，927a7)：「玳瑁(上，音大，或作瑇；下，音妹。《考聲》云：龜類，甲有文而鎣，或作金色光淨，無文理)。」


� 旋＝琁【宋】＊【元】＊【明】＊。(大正1，642d，n.18)


� 唐‧慧琳撰《一切經音義》卷52(大正54，651b6)：「旋珠(《字冝》作璿[ㄒㄩㄢˊ]，辭緣反。《穆天子傳》曰：春山之寶，有璿珠。郭璞曰：玉類也)。」


� 《佛光阿含藏‧中阿含(三)》，p.1175，n.9：「莫令閻浮洲商人南行，乃至於夢」：謂勿令閻浮洲之商人前往南方，乃至於夢中亦不得前往。蓋因其處有秘密情事，故彼等女人不欲令閻浮洲商人因南行而探知。


� 叫＝嗷【聖】＊。(大正1，642d，n.19)


� 問＝聞【聖】。(大正1，642d，n.20)


� 唐‧慧琳撰《一切經音義》卷52(大正54，651b5)：「赤石(『赤』，《說文》云：南方色也；從大從火，古文作[大/火/土]。下『石』，《說文》云：山石也，在厂之下；『口』，象形)。」 


� 爪＝抓【聖】＊。(大正1，643d，n.1)


� 渧＝滴【宋】＊【元】＊【明】＊。(大正1，643d，n.2)


� [>羅剎鬼]～Yakkhinī.。(大正1，643d，n.3)


� 寤＝覺【宋】【元】【明】【聖】。(大正1，643d，n.4)


� 曰＋(語)【聖】。(大正1，643d，n.5)


� 〔啼〕－【聖】。(大正1，643d，n.6)


� 《漢語大詞典‧6》，p.1294a：「脫」：漏掉，缺漏。


� 〔便〕－【宋】【元】【明】。(大正1，643d，n.7)


� 《漢語大字典‧7》，p.4544a：「級」[ㄇㄠˊ]：馬鬃毛長。


� (1)《一切經音義》卷75(大正54，793b12-13)：「級馬(上，音毛；字書並無此字，典墳中亦不說。此馬乃是轉輪聖王馬寶也，紺青色，毛長似獸，頭如象，以毛長故，因名毛馬)。」


(2)《佛光阿含藏‧中阿含(三)》，p.1181，n.2：「級馬」，巴利本作 valāhassa(雲馬)，一種長毛之馬，或即指馳空天馬。


� [>級馬王]～Valāhassarājā.。(大正1，643d，n.8)


� 《佛光阿含藏‧中阿含(三)》，p.1181，n.3：「誰欲度彼岸？……至閻浮洲耶？」巴利本作 janapadaṃ gantukāmā atthi janapadaṃ gantukāmā atthi 其意為：有〔人〕希望到人住的地方嗎？有〔人〕希望到人住的地方嗎？


� 渡＝度【宋】【元】【明】【聖】＊。(大正1，644d，n.1)


� 今＝令【元】。(大正1，644d，n.2)


� 從＝使【宋】【元】【明】【聖】。(大正1，644d，n.3)


� 〔耶〕－【宋】【元】【明】【聖】。(大正1，644d，n.4)


� 玳＝瑇【宋】【元】【明】【聖】＊。(大正1，644d，n.5)


� 憐＝怜【宋】【元】。(大正1，644d，n.6)


� 毛＝髦【宋】【元】【明】【聖】＊。(大正1，644d，n.7)


� 〔人〕－【宋】【元】【明】。(大正1，644d，n.8)


� 爪＝瓜【宋】，＝抓【聖】＊。(大正1，644d，n.9)


� 《佛光阿含藏‧中阿含(三)》，p.1185，n.1：「若有比丘作如是念……彼比丘必被害」：此一段經文意為：若有比丘執著於眼、耳、鼻、舌、身、意「六根」是我、我所，則必會被此執著所害。


� 《佛光阿含藏‧中阿含(三)》，p.1185，n.2：「若有比丘作如是念……彼比丘必被害」：此一段經文意為：若有比丘執著於色、聲、香、味、觸、法「六境」是我、我所，則必會被此執著所害。


� 《佛光阿含藏‧中阿含(三)》，p.1187，n.1：「若有比丘作如是念……彼比丘必被害」：此一段經文意為：若有比丘執著於色、覺、想、行、識「五陰」是我、我所，則必會被此執著所害。


� (念色陰)＋我【聖】。(大正1，645d，n.1)


� 《佛光阿含藏‧中阿含(三)》，p.1185，n.3：「若有比丘作如是念……彼比丘必被害」：此一段經文意為：若有比丘執著於地、水、火、風、空、識「六大」是我、我所，則必會被此執著所害。


� 〔商人…竟〕九字－【明】。(大正1，645d，n.2)


� 〔四千…字〕八字－【宋】【元】【明】【聖】。(大正1，645d，n.3)


� [11]～Jā. 196. Valāhassa.，[No. 26(136)]。


� [12]術＝理【宋】【元】【明】。


� [13]門＋（便作是念：我等婆羅門）九字【宋】【元】【明】。


� [14]嚮＝響【宋】【元】【明】。


� [17]〔令〕－【宋】【元】【明】。


� [18]意＝音【宋】【元】【明】【聖】。


� [19]〔轉〕－【聖】。


� [20]諸＝謂【宋】【元】【明】。


� [21]〔比丘〕－【明】。


� [2]空＋（中）【宋】【元】【明】。


� [10]皆＝見【宋】【元】【明】。


� [13]不＝大【元】【明】【聖】。


� [16]出外＝求出【宋】【元】【明】【聖】。


� [22]賈＝商【明】。


� [24]有＝又【宋】【元】【明】。


� [26]人＝仁【宋】【元】【明】。


� [28]〔時〕－【宋】【元】【明】。


� [31]〔佛〕－【宋】【元】【明】。


� [32]世尊言＝言世尊【聖】。


� [20]妻＝毒【宋】【元】【明】。


� [1]偟偟＝惶惶【宋】【元】【明】。


� [3]正＝政【元】【明】。


� 《漢語大詞典‧7》，p.493b：「恧然」[ㄋㄩˋ]：慚愧貌。


� 唐‧玄應撰：


(1)卷10(大正54，364b19-21)：「除饉(渠鎮反。舊經中或作『除士』、『除女』，或『薰士』、『薰女』；今言：『比丘』、『比丘尼』是也。案：《分別功德論》云：世人飢饉於色欲；比丘除此，受饉之飢想，故名除饉。又案：梵言『比丘』，此云『乞士』，即與除飢饉義同。又康僧會注《法鏡經》云：凡夫貪染六塵，猶餓夫夢飯，不知猒足；聖人斷去貪染，除六情飢，故號出家者為『除饉』)。」


(2)卷16(大正54，407c9-10)：「除饉(勤靳反。舊經中或言『除士』、『除女』，亦言『堇士』、『堇女』；今言『比丘』、『比丘尼』也。案：梵言『比丘』，此云『乞士』，即與『除饉』義同。謂除六情飢、斷貪慾染也。以善法堇修，即言『堇修士』、『堇女』也)。」


� [22]駈＝[馬*折]【宋】【元】【明】。「駈」[ㄑㄩ]：同「驅」。


� [29]錞＝刺【元】【明】。


� [3]～S. 10. 9-10. Sukkā.，[No. 100(327)]。


� [4]叔迦羅～Sukkā.。


� [5]眠＝惛【明】。


� [原書註.15]《妙法蓮華經》卷7(大正9，56c-58a)。 


� [原書註.16]《妙法蓮華經》卷7(大正9，56c)。


� [原書註.17]《小部》《本生》(南傳30，p.211-216)。《六度集經》卷6(大正3，33b-c)。《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47-48(大正23，887b-889b)。《佛本行集經》卷49(大正3，879a-882b)。《大唐西域記》卷11(大正51，993a-994a)。


� [原書註.18]《大唐西域記》卷10(大正51，932a)。


� [原書註.19]《大方廣佛華嚴經》卷68(大正10，367a-b)。


� [原書註.20]拙作《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第一三章(p.1127-1128)。


� [原書註.21]拙作《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第八章(p.483-489)。


� 《中阿含經》卷34(大正1，645b9-c13)。


� 〔中阿含〕－【明】，含＝鋡【聖】＊。(大正1，645d，n.4)


� ～A. IV. 23. Loka.。(大正1，645d，n.5)


� 〔第三念誦〕－【明】。(大正1，645d，n.6)


� 習＝集【元】【明】。(大正1，645d，n.7)


� 于＝乎【聖】。(大正1，645d，n.8)


� (1)《大智度論》卷1(大正25，59c5-7)：「又《佛二夜經》中說：佛初得道夜，至般涅槃夜，是二夜中間所說經教，一切皆實不顛倒。」


(2)《瑜伽師地論》卷93(大正30，833a24-27)：「非無因性故，名如性。非不如性、如實因性故，名實性。如實果性故，名諦性。所知實性故，名真性。由如實智依處性故，名無倒性、非顛倒性。」


    按：此原解釋《雜阿含.296經》卷12(大正2，84b23-24)明「緣起為…審諦、真、實、不顛倒」。


(3)此句義近《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大正8，750b27-28)：「須菩提！如來是真語者、實語者、如語者、不誑語者、不異語者。」


� 如＝知【宋】【元】【明】。(大正1，645d，n.9)


� 《佛光阿含藏‧中阿含(三)》，p.1189，n.5：「若說師子者，當知說如來。……謂師子吼」，巴利本作 Yathāvādī bhikkhave Tathāgato tathākārī yathākarī tathāvārī iti yathāvādī tathākārī yathākārī tathāvārī,tasmā Tathāgato ti vuccati.(比丘們！如來是如是說而如是行者，如是行而如是說者，如此，如是說而如是行，如是行而如是說，故被稱為如來。)


� 此「梵有」之意，可比對印順導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268-270)。


該書根據《長阿含》(《長部》)所說的「法身與梵身」、「法體與梵體」、「法網與梵網」、「法動與梵動」、「法輪與梵輪」、「大梵名者，即如來號」等詞句，而說：


「『法』與『梵』作為同一意義來使用，當然是為了攝化婆羅門而施設的方便。但作為同一內容，佛法與婆羅門神學的實質差別性，將會迷糊起來！」


「佛法與梵我合化的傾向，當時已經存在，而被集入《長阿含》中；這對佛法的理論體系，將有難以估計的不良影響！」


「總之，到了七百結集時代，部分傾向於適化婆羅門的經典，主要編入《長部》中。雖然是破斥外道的，但一般人會由於天神、護咒、歌樂，而感到『吉祥悅意』。如不能確認為『世間悉檀』──適應神教世間的方便說，那末神化的陰影，不免要在佛法中擴大起來。」


� 真＝有【宋】【元】【明】。(大正1，645d，n.10)


� 《佛光阿含藏‧中阿含(三)》，p.1189，n.7：「一切世間，天及魔……真諦不虛有」，巴利本 Sadevake bhikkhave loke samārake sabrahmake sassamaṇabrahmaṇiyā pajayā sadevamanussāya Tathāgato abhibhū anabhibhūto aññadatthudaso vasavattītasmā Tathāgato ti vuccati.(比丘們！於天、魔、梵天、沙門、婆羅門、神、人世間中，如來是勝利者，不被征服者，見一切者，有自在力者，故被稱為如來。)


� 亦＝為【宋】【元】【明】【聖】。(大正1，645d，n.11)


� 唐‧玄應撰《一切經音義》卷9(大正54，357c18-19)：「揵沓和(又云揵陀羅，或作乾沓婆，或云揵達婆，或云乾闥婆，舊名也。今正言犍達嚩，皆國音之不同也。此云齅香，亦云樂神，一云食香，舊云香神，亦近也。經中亦作香音神也。義譯云尋香神，此譯為正也)。」


� 智＝知【聖】。(大正1，645d，n.12)


� 上＝土【宋】【元】。(大正1，645d，n.13)


� 當＝常【宋】【元】【明】。(大正1，645d，n.14)


� 〔世間…竟〕八字－【明】。(大正1，645d，n.15)


� 〔三百…字〕六字－【宋】【元】【明】【聖】。(大正1，645d，n.16)


� [原書註.17]《雜阿含經》卷4(大正2，28b)。《增支部》「四集」(南傳18，p.70)。


按：(1)《雜阿含經》卷4(大正2，28b5-16)：「爾時，世尊說偈答言：天、龍、乾闥婆，緊那羅、夜叉，無善阿修羅，諸摩睺羅伽，人與非人等，悉由煩惱生。如是煩惱漏，一切我已捨，已破已磨滅，如芬陀利生，雖生於水中，而未曾著水，我雖生世間，不為世間著。歷劫常選擇，純苦無暫樂，一切有為行，悉皆生滅故。離垢不傾動，已拔諸劍刺，究竟生死除＝際【宋】【元】【明】，故名為佛陀。」


(2)另見《中阿含經》卷23〈穢品〉《青白蓮華喻經》(大正1，575a4-7)：「猶如青蓮華，紅、赤、白蓮花，水生、水長，出水上、不著水；如是，如來世間生、世間長，出世間行、不著世間法。所以者何？如來無所著、等正覺，出一切世間。」


    (3)《大毘婆沙論》卷76(大正27，391c26-392a4)：「復次，為止他宗、顯正理故。謂或有執：佛身無漏，如大眾部。問：彼何故作此執？答：依契經故。如契經說：『苾芻！當知：如來生在世間、長在世間、出世間住，不為世法之所染污。』彼作是說：『既言如來出世間住，不為世法之所染污，由此故知佛身無漏。』為止彼意，顯佛生身唯是有漏。」


� [原書註.18]《中阿含經》卷34《世間經》(大正1，645b)。《增支部》「四集」(南傳18，p.43)。


按：《中阿含.137經》卷34《世間經》(大正1，645b26-c10)：「於是，世尊說此頌曰：知一切世間，出一切世間；說一切世間，一切世如真。彼最上尊雄，能解一切縛，得盡一切業，生死悉解脫。…」


� [原書註.19]《中阿含經》卷29《龍象經》(大正1，608c)。《增支部》「六集」(南傳20，p.90)。


  按：《中阿含.118經》卷29《龍象經》(大正1，608b25-609a2)：「於是，尊者烏陀夷在於佛前，以龍相應頌讚世尊曰：正覺生人間，自御得正定；修習行梵跡，息意能自樂。…稱說名大龍，而無所傷害；一切龍中龍，真諦無上龍。…住善息出入，內心至善定。龍行止俱定，坐定、臥亦定；龍一切時定，是謂龍常法。…遠離淫欲恚，斷癡得無漏；龍捨離其身，此龍謂之滅。」


� 《中阿含經》卷34(大正1，645c14-646c8)。


� 〔中阿含〕－【明】。(大正1，645d，n.17)


� ～A. VII. 58. Pacaiā.。(大正1，645d，n.18)


� 〔第三念誦〕－【明】。(大正1，645d，n.19)


� 按：藏經原作「住」字，今依文義改為「往」。


� 按：原書為「卷二第四十一經(大正‧卷十‧二六四經)」，今改作「(大正二‧卷十‧二六四經)」。


� 《佛光阿含藏‧中阿含(三)》，p.1191，n.7： 「莫畏於褔，……褔者是說樂」，巴利本作 Mā bhikkhave puññānaṃ bhāyitthasukhass' etaṃ bhikkhave adhivacanaṃyad idaṃ puññānan ti.(比丘們！勿恐怖諸褔，這是樂的同義語，此即是諸褔。)


� 返＝反【宋】【元】【明】【聖】＊。(大正1，645d，n.20)


� 《佛光阿含藏‧中阿含(三)》，p.1191，n.9：「我憶往昔長夜作褔，……七反成敗，不來此世」，巴利本(A. vol. 4p.89)作：又，諸比丘！我證知長夜所作諸褔，曾於長夜受其可樂可意之異熟。七年修習慈心，七年修習慈心之後，於七壞成劫不再來此世。


� [>晃昱天]～Ābhassara.。(大正1，645d，n.21)


� 空梵宮殿～Suñña-Brahmavimāna.。(大正1，645d，n.22)


� 此應指「他化自在天王」。如《大毘婆沙論》卷82(大正27，426c3-8)：「問：此四梵福其量云何？有作是說：若業能招轉輪王果，齊此名為一梵福量。有餘師說：若業能招天帝釋果，齊此名為一梵福量。或有說者：若業能招他化自在天王勝果，齊此名為一梵福量。復有說者：若業能招梵天王果，齊此名為一梵福量。…」


另見：《阿毘曇毘婆沙論》卷37(大正28，272c14-17)、《大毘婆沙論》卷142(大正27，730c19-22)。


� 《佛光阿含藏‧中阿含(三)》，p.1193，n.1：剎利頂生王(māndhātā)(巴)，又作持養、持戒、最勝，為印度太古之轉輪聖王。


� 珓＝校【宋】【元】【明】，＝絞【聖】。(大正1，645d，n.23)


� 于＝珓【聖】。(大正1，645d，n.24)


� 《佛光阿含藏‧中阿含(三)》，p.1193，n.3：于娑賀(Uposatha)(巴)，轉輪聖王之象王名，其毛純白，七處平住，具六牙，力能飛行。


� 銀交＝鏡珓【宋】【聖】。(大正1，645d，n.25)


� 絡＝珞【聖】。(大正1，645d，n.26)


� 珓＝校【元】【明】[>＊]。(大正1，646d，n.1)


� 斑＝班【宋】＊。(大正1，646d，n.2)


� 《佛光阿含藏‧中阿含(三)》，p.1193，n.8：樂聲車(Vejayanta-ratha)(巴)，又作毘闍耶難提車。


� 《佛光阿含藏‧中阿含(三)》，p.1193，n.9：拘舍惒提(Kusāvatī)(巴)，譯為香茅城，為大善見轉輪王之都城，即今拘尸那羅(Kusinārā)(巴)地方。


� 《佛光阿含藏‧中阿含(三)》，p.1193，n.10：正法殿(Dhammapāsāda)(巴)，又作法高堂。


� 毾＝毾【聖】＊。(大正1，646d，n.3)


� 儭＝襯【宋】【元】【明】，＝[打-丁+親]【聖】。(大正1，646d，n.4)


� 《翻梵語》卷10(大正54，1051b10)：「加陵伽波和羅(譯曰：『加陵伽』者，國名。『波和羅』者，衣。)」


� 《翻梵語》卷10(大正54，1051b12) ：「波遮悉多羅那(應云：『鉢羅〔羅〕ィ－【原】賴咤悉多羅那』。譯曰：[雨/復]酖褥也)。」 


� 《佛光阿含藏‧中阿含(二)》，p.625，n.9：「加陵伽……羅那」，巴利本作 Kadalimigapavarapaccattharaṇo 其意為：羚羊〔毛皮製造之〕最好毛氈。


� 初＝芻【元】【明】[>＊]。(大正1，646d，n.5)


� 加＝伽【聖】＊。(大正1，646d，n.6)


� 恣＝姿【宋】【明】。(大正1，646d，n.7)


� 妙＝好【宋】【元】【明】【聖】。(大正1，646d，n.8)


� 邏＝羅【宋】【元】【明】【聖】＊。(大正1，646d，n.9)


� (1)《正法念處經》卷2(大正17，9b11-15)：「第四、象寶出於世間，…七支柱地──所謂四足、尾根、牙等，如是七分，皆悉柱地。」


(2)釋雲公撰、慧琳再刪補《一切經音義》卷26(大正54，473b14)：「七枝(謂白象四足、尾、鼻及莖，共為七支)。」


(3)遇榮集《仁王經疏法衡鈔》卷4(X26，p.482a5-6 // Z 1:41，p.104d13-14 // R41，p.208b13-14)：「二者、象寶，…七枝柱地(四足、尾根、首，為七枝)。」


� 正＝政【宋】【聖】。(大正1，646d，n.10)


� 三＝二【明】。(大正1，646d，n.11)


� 加＝如【元】【明】。(大正1，646d，n.12)


� 抂＝枉【明】，＝狂【聖】。(大正1，646d，n.13)


� 《佛光阿含藏‧中阿含(三)》，p.1197，n.3：「如法不加枉」，巴利本作 asāhasena dhammena(不強制而依法)。


� 錢財＝財錢【聖】。(大正1，646d，n.14)


� 足滿＝滿足【宋】【元】【明】。(大正1，646d，n.15)


� 〔福經…竟〕七字－【明】。(大正1，646d，n.16)


� 〔一千…字〕八字－【宋】【元】【明】【聖】。(大正1，646d，n.17)


� ～S. 22. 96. Gomaya.，[No.26,61]。(大正2，67d，n.12)


� 釋雲公撰，慧琳再刪補，《一切經音義》卷25(大正54，464b4)：「欽婆羅衣(毛絲雜織，是外道所服也)。」


� 《大正藏》原作「厭離厭」，今依文意及下文句改作「厭」。


� 此釋《雜阿含.264經》。


� ～S. XXII. 96. Gomaya.，[No. 99(264)]。(大正1，496d，n.4)


� ～S. 22. 97. Nakhāsikha.。(大正2，617d，n.8)


� [18]狗＝豹【宋】【元】【明】。


� [原書註.1]《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82(大正27，423a)。


� [原書註.2]《中阿含經》(六一)《牛糞經》(大正1，496b)。又(一三八)《福經》(大正1，645c)。《增支部》「七集」(南傳20，p.340)。《增壹阿含經》(十)〈護心品〉(大正2，565b-c)。


� 《中阿含經》卷34(大正1，646c9-647a14)。


� 〔中阿含〕－【明】。(大正1，646d，n.18)


� ～cf. Sn. Vijaya sutta.。(大正1，646d，n.19)


� 〔第三念誦〕－【明】。(大正1，646d，n.20)


� 《漢語大詞典‧11》，p.1389a：「鏁」：同「鎖」。


� 檀＝壇【宋】【元】【明】。(大正1，646d，n.21)


� 加＝跏【宋】【明】【聖】。(大正1，646d，n.22)


� 〔曰〕－【聖】。(大正1，646d，n.23)


� 覺＝學【宋】【元】【明】【聖】。(大正1，646d，n.24)


� 上＝止【元】【明】。(大正1，646d，n.25)


� 鳥＝烏【宋】【元】【明】，＝身【聖】。(大正1，646d，n.26)


� 按：此頌中缺長行的「骨相」。


� 另見《中阿含.30經》卷7《象跡喻經》(大正1，464b17-467a27)［～M. 28. Mahā-Hatthipadopama Sutta.］。


� 婬＝淫【聖】。(大正1，647d，n.1)


� 苦＝若【明】。(大正1，647d，n.2)


� 〔息止…竟〕九字－【明】。(大正1，647d，n.3)


� 〔三百…字〕六字－【宋】【元】【明】【聖】。(大正1，647d，n.4)


� 說＝讚【宋】【元】【明】【宮】【石】(大正25，217d，n.6)。


� 死＝無【石】(大正25，217d，n.7)。


� 已＋(而)【宮】(大正25，217d，n.8)。


� 免＝勉【石】下同(大正25，217d，n.9)。


� 唐‧慧琳《一切經音義》卷24(大正54，613c18)：「捍格(古文[敲-高+杲][旱*戈]。捍，伻四形，今作扞，胡旦反，捍禦也。格，古[(戒-廾+夕)/口]，冋古[名*頁]反，格[門(豆*斤)]也。格，岠也；《說文》：擊也)。」


� 亦皆＝皆亦【宋】【元】【明】【宮】(大正25，217d，n.12)。


� 行＝事【宋】【元】【明】【宮】(大正25，217d，n.13)。


� 勉＝得【宋】(大正25，217d，n.14)。


� 益利＝利益【石】(大正25，217d，n.15)。


� 韋＝[竺-二+韋]【宋】(大正25，217d，n.16)。


� 貴＝恣【元】【明】(大正25，217d，n.17)。


� 腰＝膚【宋】【元】【明】【宮】(大正25，217d，n.18)。


� 媚＝肩【石】【宮】(大正25，217d，n.19)。


� 此＝是【石】(大正25，217d，n.20)。


� 《大正藏》原作「已」，今依《高麗藏》第14冊p.591a改作「己」。


� 其＝真【宋】【元】【明】(大正25，217d，n.21)。


� 烏＝鳥【宋】【元】【明】【宮】(大正25，217d，n.22)。


� (其)＋手【宋】【元】【明】【宮】(大正25，217d，n.23)。


� 膩膏＝膏膩【宋】【元】【明】【宮】【石】(大正25，217d，n.25)。


� (覩)＋是【宋】【元】【明】【宮】(大正25，217d，n.26)。


� 若＋(有)【宋】【元】【明】【宮】(大正25，217d，n.27)。


� 無常變異＝常變【宋】【元】【明】【宮】【石】(大正25，218d，n.1)。


� 染＝深【石】(大正25，218d，n.2)。


� 膚＝腰【石】(大正25，218d，n.3)。


� 儀＋(但染著語聲)【石】(大正25，218d，n.5)。


� 偏＝遍【宮】(大正25，218d，n.6)。


� 陰＝眾【宋】【元】【明】【宮】(大正25，218d，n.7)。


� 參見《大智度論》卷19(大正25，203b9-29)。


� 一＋(法)【宋】【元】【明】【宮】(大正25，218d，n.11)。


� 脫＝解脫【宋】【元】【明】【宮】(大正25，218d，n.14)。


� 《雜阿含.13經》卷1(大正2，2b15-c10)［～S. 22. 28. Assāda.］；《增壹阿含經》卷25〈五王品〉(大正2，682b23-683a5)。另對照《雜阿含.81經》卷3(大正2，20c24-21a21)［～S. 22. 60. Mahāli.］。


� 〔故〕－【宋】【元】【明】【宮】【石】(大正25，218d，n.15)


� 唐‧遁倫集撰《瑜伽論記》卷6(大正42，446 b15-18)：「泰、基等同云以二義解：一、置死屍處，寂寞無人故名憺怕；往彼處所故名為路。又涅槃寂靜名曰憺怕；作不淨觀能至涅槃，故名為路。」


� 二＝一【元】。(大正30，452d，n.3)


� 《漢語大詞典‧12》，p.408：「髀」[ㄅ一ˋ]。「髀骨」：1.胯骨。2.指股骨。


� 《漢語大詞典‧12》，p.422：「髖」[ㄎㄨㄢ]：


1.臀部。《說文‧骨部》：髖，髀上也。…《廣雅》：髖，臀也。


2.髖骨。組成骨盆的大骨，左右各一，形狀不規則，由髂骨、坐骨、恥骨合成。通稱胯骨。


� 《漢語大詞典‧6》，p.1360：「膊」[ㄅㄛˊ]：亦作「髆」。肩膀；胳臂；亦泛指身體的上部。


� 《漢語大詞典‧6》，p.1254：「脊骨」：人和脊椎動物背部中間的骨頭。


� 勝＝解【宋】【元】【明】【聖】。(大正30，452d，n.5)


� 唐‧遁倫集撰《瑜伽論記》卷7(大正42，463c24-28)：「謂從血護[護＝鑊【甲】]等者：景云：肚為血鑊，以盛多熱血故。泰云：若自死者血脈運內流盡，若他殺者間外流盡，上[云]六血流已盡，此之謂也。基云：此首身肚為血鑊也，以能盛熟血故。」


� 〔中阿含〕－【明】。(大正1，647d，n.5)


� ～It.91.，〔本事經II.32〕。(大正1，647d，n.6)


� 〔第三念誦〕－【明】。(大正1，647d，n.7)


� 按：原書為「卷二第四十九經(大正‧卷十‧二七二經)」，今改作「(大正二‧卷十‧二七二經)」。


� 《佛光阿含藏‧中阿含(三)》，p.1201，n.5：「於生活中下極至邊，謂行乞食」，巴利本作 Antaṃ 


idaṃ……jīvikānaṃ yad idaṃ piṇḍolyaṃ，其意為：所謂乞食，是諸活命(維持生命方法)中最下端者。


� 受＝愛【宋】。(大正1，647d，n.8)


� 《佛光阿含藏‧中阿含(三)》，p.1201，n.7：「或得此淳具足大苦陰邊」，巴利本作 appeva nāma imassa kevalassa dukkhakkhandhassa antarakiriyā paññāyethāti 其意為：你們知道(以厭患生……憂苦懊惱)，或為了盡此全苦蘊之邊際。


� 懈＝懈【聖】。(大正1，647d，n.9)


� 調＝掉【元】【明】＊。(大正1，647d，n.10)


� 墨＝默【聖】＊。(大正1，647d，n.11)


� 〔戒〕－【宋】【元】【明】【聖】＊。(大正1，647d，n.12)


� 人＋(行)【宋】【元】【明】【聖】。(大正1，647d，n.13)


� 《佛光阿含藏‧中阿含(三)》，p.1203，n.4：「猶無事處燒人殘木，……亦非村邑所用」，巴利本作 Seyyathāpi……chavālātam ubhato padittam majjhe gūthagataṃ neva gāme kaṭṭhattam pharati nāraññe 


kaṭṭhattam pharati.(猶如火葬之薪，兩端被燒過，中間有糞，在村既然不能充當薪木，在林間也不能充當薪木。)


� 《漢語大詞典‧7》，p.307b：「燼」：物體燃燒後剩下的東西，灰燼。


� 〔至邊…竟〕八字－【明】。(大正1，647d，n.14)


� 〔四百…字〕六字－【宋】【元】【明】【聖】。(大正1，647d，n.15)


� ～S. 22. 80. Piṇḍolya. (大正2，71d，n.7)


� 《瑜伽師地論》卷86(大正30，783c17-19)：「一者、資命眾具；二者、他損害相；三者、或他毀罵，或隨有一非愛現行同梵行者不同分法。」


� ～S. 3. 3. 1. Puggala.，[No. 100(69)]。(大正2，304d，n.11)


� (794-795)～S. 45. 36. Sāmañña.。(大正2，205d，n.1)


� ～S. 45. 35. Sāmañña.。(大正2，205d，n.2)


� [8]～45. 37-38. Brahmañña. (大正2，205d，n.8)


� [9]～45. 39-40. Brahmacariya. (大正2，205d，n.9)


� 《中阿含經》卷34(大正1，647b18-648a15)。


� 〔中阿含〕－【明】。(大正1，647d，n.16)


� ～S. 3.2.(7-8)Appamāda，cf. It.23.，[Nos,99(1239),100(66).本事經(1.12)]。(大正1，647d，n.17)


� 〔第三念誦〕－【明】。(大正1，647d，n.18)


� 按：原書為「卷四十一第一一二六經(大正‧卷四十六‧一二三九經)」，今改作「(大正二‧卷四十六‧一二三九經)」。


� 《十誦律》卷10(大正23，75a23-26)：「鬼村者，謂生草木眾生依住。眾生者，謂樹神、泉神、河神、舍神、交道神、市神、都道神，蚊虻、蛣蜣[＝蜣蜋【宋】【元】【明】【宮】]、蛺蝶、噉麻[＝蝦蟆【宋】【元】【明】【宮】]蟲、蠍蟲、蟻子。是眾生以草木為舍，亦以為村、聚落、城邑。」


� 《佛光阿含藏‧中阿含(三)》，p.1205，n.1：「沈香」，巴本作 kāḷānusāriya(黑栴檀香)，《別譯雜阿含》卷4 第66經(大正2，396b)作「黑堅實香」。


� 《佛光阿含藏‧中阿含(三)》，p.1205，n.2：赤栴檀(lohita-candana)(巴)，香樹之一。


� [1]《佛光阿含藏‧中阿含(三)》，p.1205，n.3：須摩那(sumana)(巴)，又作蘇摩那、悅意花，色黃，味香，高三四尺，枝葉四垂似蓋。


[2]唐‧玄應撰音《一切經音義》卷10(大正54，363b23)：「須摩那(或云蘇磨那。華其色黃白，亦甚香。不作大樹。纔高三四尺，四垂似葢者)。」


[3]釋雲公撰，唐‧慧琳再加刪補《一切經音義》卷26(大正54，476b16)：「須摩那花(亦名穌曼那。玄弉云善稱意)。」


[4]《翻梵語》卷2(大正54，997c12)：「修摩那(亦云須摩那，亦云須末那；譯曰好意)。」


� 獸＝狩【聖】。(大正1，647d，n.19)


� 人＝大【聖】。(大正1，647d，n.20)


� 獸＝狩【宋】【聖】。(大正1，647d，n.21)


� 承＝子【宋】。(大正1，647d，n.22)


� 《佛光阿含藏‧中阿含(三)》，p.1205，n.7：「承緣梁」，巴利本作 gopānasī(椽)，支撐屋頂主幹之材。《別譯雜阿含》卷4第66經(大正2，396b)譯作「高波那寫」。


� 《佛光阿含藏‧中阿含(三)》，p.1205，n.8：「猶樓觀椽，……謂盡攝故」，巴利本(S. vol. 5p. 40)作：Seyyathāpi bhikkhave kūtāgārassa Yā kāci gopānasiyo sabbā tā kūṭaṅgamā kūṭaninnā kūṭasamosaraṇākūṭaṃ tāsam aggam akkhāyati. 其意為：比丘們！猶如樓閣的任何椽，都往(攝於)屋頂、向屋頂、會合於屋頂，屋頂被稱為它們(諸椽)的最上者。


� 泉＝海【元】【明】。(大正1，647d，n.23)


� 《大智度論》卷32(大正25，299b25-28)：「復次，無量者，隨人心說。如大海水名為無量而深八萬由旬，如大身羅睺阿脩羅王量其多少，不以為難。」


[9]〔如〕－【宋】【元】【明】【宮】。[10]少＋（尚）【宋】【元】【明】【宮】。


� 侍＝待【聖】。(大正1，647d，n.24)


� 綵＝采【聖】。(大正1，647d，n.25)


� 眾＋(生)【聖】。(大正1，647d，n.26)


� (為)＋第【宋】【元】【明】【聖】。(大正1，647d，n.27)


� 酥＝蘇【聖】＊。(大正1，647d，n.28)


� 〔喻經第二十五竟〕七字－【明】，〔二十〕－【聖】。(大正1，648d，n.1)


� 〔七百…字〕六字－【宋】【元】【明】【聖】。(大正1，648d，n.2)


� 含＋(大品)【宋】【元】。(大正1，648d，n.3)


� 四＋(第三念誦)【宋】【元】。(大正1，648d，n.4)


� 〔七千…字〕八字－【宋】【元】【明】【聖】。(大正1，648d，n.5)


� (1)〔中阿含經大品第一竟〕九字－【宋】【元】，中阿含經大品第一竟九字在卷末題前行【明】【聖】，〔中阿含經〕四字－【明】。(大正1，648d，n.6)


(2)竟＋(第三念誦)【聖】。(大正1，648d，n.7)


� 〔五萬…字〕八字－【宋】【元】【明】【聖】。(大正1，648d，n.8)


� ＋(藥王佛、寂上天王佛。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為樂。)二十四字【聖】，＋(光明皇后願文)【聖】。(大正1，648d，n.9)


� 以下數經～cf. S. 53. Jhāna Samyuttas.，〔如是…是說〕百九十四字－【聖】。(大正2，221d，n.10)


� 另參見《別譯雜阿含.66經》卷4(大正2，396b8-397a8)。


� ～cf. S. 3. 2. 7. Appamāda.。(大正2，635d，n.27)


� [28](三十七)＋道品【宋】【元】【明】。(大正2，635d，n.28)


� [29](若)＋無【宋】＊【元】＊【明】＊。(大正2，635d，n.29)


� [30][>意斷]～Padhāna.。(大正2，635d，n.30)


� [31](而)＋不【宋】【元】【明】。(大正2，635d，n.31)


� [32]忘＝妄【聖】＊。(大正2，635d，n.32)


� ～cf. S. 3. 2. 7. Appamāda.。(大正2，635d，n.33)


� (聖)＋王【宋】【元】【明】【聖】＊。(大正2，635d，n.34)


� (多修四意斷)＋於是【宋】【元】【明】。(大正2，635d，n.35)


� 〔諸〕－【宋】【元】【明】【聖】。(大正2，635d，n.36)


� (是故，諸比丘！當求方便修四意斷)＋如是【宋】【元】【明】。(大正2，635d，n.37)


� ～cf. S. 3. 2. 7. Appamāda.。(大正2，635d，n.38)


� (道)＋品【宋】【元】【明】。(大正2，635d，n.39)


� ～cf. S. 3. 2. 7. Appamāda.。(大正2，635d，n.40)


� 瞻＝薝【宋】【元】【明】，＝[句-口+占]【聖】。(大正2，635d，n.41)


� (最)＋為【宋】【元】【明】，為＋(最)【聖】。(大正2，635d，n.42)


� 是故＝如是【宋】【元】【明】。(大正2，636d，n.1)


� ～S. 3. 2. 7. Appamāda.，[No. 100(66)]。(大正2，339d，n.3)


� ～S. 41. 4. Mahaka.。(大正2，151d，n.10)


� 關於讚嘆依「精進」、「不放逸」而成就佛道，可參考：《雜阿含.571經》卷21(大正2，151b12-c28)［～S. 41. 4. Mahaka.］；《雜阿含.880經》卷31(大正2，221c9-15)〔～cf. S. 53. Jhāna Samyuttas.〕；《雜阿含.882經》卷31(大正2，221c23-222c12)；《雜阿含.987經》卷35(大正2，257a11-27)。《中阿含經》卷34〈大品〉《喻經》(大正1，647b18-648a12)［～S. 3.2.(7-8)Appamāda，cf. It.23.］；《中阿含經》卷49〈雙品〉《大空經》(大正1，739b21-28)［～M. 122. Mahā-suññatā sutta］等。


� 「乃至聖戒」的內容，詳見《雜阿含.882經》卷31 (大正2，221c23-222c12)。


� 「乃至聖戒」的內容，詳見《雜阿含.882經》卷31 (大正2，221c23-222c12)。


� 「乃至聖戒」的內容，詳見《雜阿含.882經》卷31 (大正2，221c23-222c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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